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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萨拉菲主义激进化的原因探析
———以德、法两国为例∗

[埃及]穆尼尔􀅰宰亚达　 钱　 磊

　 　 内容提要:萨拉菲主义是当下欧洲“再伊斯兰化”运动中最具活力、发展最快的伊斯

兰主义派别ꎮ 萨拉菲主义本身是一股思潮ꎬ其中存在一个激进的派别———吉哈德萨拉菲

主义ꎮ 吉哈德萨拉菲主义是萨拉菲主义者思想激进化的产物ꎬ而吉哈德化则是指吉哈德

萨拉菲主义者“由思想而行动”走上圣战道路的过程ꎮ 德法两国的萨拉菲主义均起步于

１９９０ 年代ꎬ从 ２００４ 年开始也都经历了大规模的思想激进化ꎮ 其中ꎬ法国萨拉菲人在 ２００４

年后和 ２０１２ 年后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吉哈德化ꎬ而德国萨拉菲主义者只在 ２０１２ 年后大

规模吉哈德化ꎮ 而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法国还遭遇了“对法圣战主义”ꎮ 研究表明ꎬ“伊斯兰

恐惧症”是德法萨拉菲青年思想激进化的重要原因ꎬ而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间德法对本国穆斯

林激进派前往中东参加圣战的“纵容”ꎬ则是两国萨拉菲主义者“吉哈德化”的主要原因ꎮ

法国遭受“对法圣战主义”的攻击ꎬ则与其激进化的中东政策具有一定的联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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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亚非穆斯林劳工大规模进入欧洲后ꎬ欧洲穆斯林社区开始

快速发展ꎬ而移民融入问题成为欧共体国家十分关注的问题ꎮ 在移民融入过程中ꎬ一

部分欧洲穆斯林主张融合西方价值观而建立“欧洲伊斯兰”ꎬ另一部分则希望在“再伊

斯兰化”(Ｒｅ－Ｉｓｌａｍｉｚａｔｉｏｎ)①进程中重构身份认同ꎮ② 欧洲“再伊斯兰化”运动号召欧

洲穆斯林移民“离开”(离开欧洲主流社会)和“退守”(退守伊斯兰传统文化)ꎬ其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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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１２ＪＪＤ８１００１５)“北非变局对环地中海国际关系的影响研
究”的阶段性成果ꎮ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给予的多次宝贵意见和修改建议ꎮ 文责自负ꎮ

对“再伊斯兰化”ꎬ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教授萨勒娃􀅰伊斯梅尔(Ｓａｌｗａ Ｉｓｍａｉｌ)给出了简洁明了
的定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重新投放伊斯兰传统文化相关标志和文化符号的过程”ꎮ Ｓｅｅ Ｓａｌｗａ Ｉｓｍａｉｌꎬ “ Ｉｓ￣
ｌａｍｉｓｍꎬ Ｒｅ－Ｉｓｌａ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ｓｈ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 Ｓｅｌｖｅｓ: Ｒｅｆｉｇ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ꎬ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 Ｖｏｌ.４ꎬ Ｉｓｓｕｅ １ꎬ ２００７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ꎬ ｐ.２.

Ａｎｇｅｌ Ｒａｂａｓａ ａｎｄ Ｃｈｅｒｙｌ Ｂｅｎａｒｄꎬ Ｅｕｒｏｊｉｈａ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２３－２４.



张“回归纯洁先辈”的萨拉菲主义(ｓａｌａｆｉｙｙａｈ)①则是最具活力、发展最为迅速的派别ꎮ

萨拉菲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和发展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欧洲穆斯林移民融入成败的风向

标ꎬ而近年来它的大规模激进化意味着欧洲穆斯林移民融入遭遇困境ꎮ 故而ꎬ研究欧

洲萨拉菲主义的发展及其激进化ꎬ对理解欧洲穆斯林移民融入的过程、困境和未来趋

势ꎬ具有重要意义ꎮ

鉴于当下国内对欧洲萨拉菲主义发展和激进化的细节和趋势了解不多ꎬ本文力图

以德法两国为例ꎬ在梳理两国萨拉菲主义发展脉络、核心人物和关系网络的基础上ꎬ分

析欧洲萨拉菲主义激进化的原因ꎮ 之所以选择德法两国②为例ꎬ一是因为它们是欧盟

中穆斯林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ꎻ③二是因为两国的萨拉菲政策截然不同ꎬ德国在 ２０１０

年以前对萨拉菲主义一直采取放任政策ꎬ而法国自 １９９０ 年代就存在萨拉菲政策ꎬ但几

３９　 欧洲萨拉菲主义激进化的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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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ｌａｆｉｙｙａｈ”一词来源于“ｓａｌａｆ”ꎬ最早出现在阿拔斯王朝ꎬ是教法(Ｆｉｑｈ)、教义(Ａ ｑ`ｉｄａ)上的一种主张ꎬ但
其具体含义经过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ꎮ 穆罕默德􀅰扎马勒􀅰巴鲁特认为ꎬ阿拔斯王朝时期萨拉菲的目标是“要
复归到伊斯兰历第一、二、三世纪的前人之道ꎬ抛弃任何新造的宗教思潮、想法和道法ꎬ例如ꎬ古希腊哲学对穆斯林
的影响”ꎬ参见 [黎巴嫩] 穆罕默德􀅰扎马勒􀅰巴鲁特:“萨拉菲对当代伊斯兰运动的思想影响”ꎬ马阿瑞夫􀅰哈克
美亚研究中心(Ｂｅｉｒｕｔ Ａｌ－ｍａ ｒ`ｅｆ ａｌ－ｈａｋｍｉｙａ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编:«萨拉菲的兴起、支柱和本质»(阿拉伯文)ꎬ贝鲁特:马阿
瑞夫􀅰哈克美亚研究中心 ２００４ 年会议论文集ꎬ第 １０７、１６９、１７１ 页ꎮ 埃及思想家穆罕默德􀅰欧迈剌(Ｍｕｈａｍｍｅｄ
Ｕｍａｒａ)也认为ꎬ“萨拉菲”一词的定义至今仍未明确ꎬ但主流的说法是“回归前三代圣门弟子”或“前三任哈里发时
期”的“纯洁的伊斯兰”ꎬ参见穆罕默德􀅰欧迈剌(Ｍｕｈａｍｍｅｄ Ｕｍａｒａ):«萨拉菲主义»ꎬ突尼斯:知识之家(Ｄａｒ ａｌ－
ｍａ ａ`ｒｅ)ꎬ１９９４ 年ꎬ第 ５ 页ꎮ 国内也有将“Ｓａｌａｆｉｙｙａｈ”翻译成“赛莱菲耶”(缘于“Ｓａｉｌａｉｆｅｎｇｙｅ”)ꎬ参见 [荷兰]罗伊􀅰
梅杰:«伊斯兰新兴宗教运动———全球赛莱菲耶»(原书名:Ｇｌｏｂａｌ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Ｉｓｌａｍ’ ｓ Ｎｅｗ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杨桂
萍、马文、田进宝等译ꎬ北京: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ꎮ 中东学界一般使用“萨拉菲”的称呼ꎬ本文同样采用这种译
法ꎬ因为在阿文中“萨拉菲”的词根读成中文的拼音应为 ｓａｌａｆｉ(萨拉菲)ꎬ而非“ ｓａｉｌａｉｆｅｉ” (赛莱菲)ꎮ “Ｓａｌａｆｉｙａｈ”则
翻译为“萨拉菲耶”或“萨拉菲主义”(即英文的“Ｓａｌａｆｉｓｍ”)ꎮ 此外ꎬ还有萨拉菲的敬语版———萨拉菲􀅰萨利赫(ａｌ
－ｓａｌａｆ ａｌ－ｓａｌｉｈ)ꎬ意为“纯洁的先辈”ꎮ

已有的德法萨拉菲主义专题研究包括: Ｔｈｏｒｓｔｅｎ Ｇｅｒａｌｄ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ｓ (Ｈｒｓｇ.)ꎬ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Ｕｒｓｐｒüｎｇｅ ｕｎｄ Ｇｅｆａｈｒｅｎ ｅｉｎｅｒ ｉｓｌａｍｉｓｃｈ－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Ｂｅｗｅｇｕｎｇꎬ Ｂｉｅｌｅｆｅｌｄ: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Ｖｅｒｌａｇꎬ ２０１４ꎻ Ｋｌａｕｓ Ｈｕｍ￣
ｍｅｌ ｕｎｄ Ｍｉｃｈａｉｌ Ｌｏｇｖｉｎｏｖ (Ｈｒｓｇ.)ꎬ Ｇｅｆäｈｒｌｉｃｈｅ Ｎäｈｅ: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ｕｓ ｕｎｄ Ｄｓｃｈｉｈａｄ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ꎬ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ｉｂｉｄｅｍ－
Ｖｅｒｌａｇꎬ ２０１４ꎻ Ｒａｕｆ Ｃｅｙｌａｎ ｕｎｄ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Ｊｏｋｉｓｃｈ (Ｈｒｓｇ.)ꎬ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Ｅｎｔｓｔｅｈｕｎｇꎬ Ｒａｄｉｋ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Ｐｒä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ｎｇ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４ꎻ Ａｈｍｅｔ Ｔｏｐｒａｋ ｕｎｄ Ｇｅｒｒｉｔ Ｗｅｉｔｚｅｌ (Ｈｒｓｇ.)ꎬ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Ｊｕｇｅｎｄｋｕｌｔｕｒｅｌｌｅ Ａｓｐｅｋｔｅꎬ ｐäｄａｇｏｇｉｓｃ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ｋｔｉｖｅｎꎬ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ꎬ ２０１６ꎻ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Ｒｏｕｇｉｅｒ ｅｄ.ꎬ Ｑｕ’ｅｓｔ
－ｃｅ ｑｕｅ ｌｅ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ｅ? Ｐａｒｉｓ: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２００８ꎻ Ａｍｉ－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ａｐｉｎꎬ Ｐｏｕｒ ｅｎ ｆｉｎｉｒ ａｖｅｃ ｌｅ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ｅ: Ｌ’éｑｕｉｖｏｑｕｅ ｄｅ ｌａ ｔｅｒｒｅｕｒꎬ ｄｅ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ａｕｘ ａｔｔｅｎｔａｔｓ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ｅｓꎬ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ｎｇ (ｉｍｐｒｉｍé ｅｎ Ｓｕｉｓｓｅ)ꎬ
２０１４ꎻ Ｓａｍｉｒ Ａｍｇｈａｒꎬ “Ｌｅ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ｅ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ｌａｍｉｑｕｅ à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ｒｉｃｅ”ꎬ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ꎬ Ｎｏ.４０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９５－１１３ꎻ Ｓａｍｉｒ Ａｍｇｈａｒꎬ “Ｌｅ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ｅ ｅ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Ｌａ ｍｏｕｖａｎｃ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ｅ ｄ’ｕｎ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ｉｓａｔｉｏｎ”ꎬ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éｔｒａｎｇèｒｅ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６５－７８ꎻ Ｓａｍｉｒ Ａｍｇｈａｒꎬ “Ｌｅ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ｃｔｅｕｒｓꎬ Ｅｎｊｅｕｘ ｅｔ Ｄｉｓ￣
ｃｏｕｒｓ”ꎬ Ｓｅｎｓ－Ｄｅｓｓｏｕｓꎬ Ｎｏ.９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３５－４８ꎻ [法]瓦立德􀅰卡萨德􀅰宰迪:«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欧洲:法国吉哈
德分子在中东»(阿拉伯文)ꎬ贝鲁特:阿拉伯研究与政策中心ꎬ２０１７ 年ꎻＡｎｏｕａｒ Ｂｏｕｋｈａｒｓꎬ “ Ｉｓｌａｍꎬ Ｊｉｈａｄｉｓｍꎬ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ｙ”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３０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２９７－３１７ꎮ

２００８ 年ꎬ欧盟国家中穆斯林人口总数为 １７００ 万左右ꎬ占总人口 ５.０１８ 亿的 ３.４％ꎬ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ꎮ
其中ꎬ法国估计有穆斯林人口 ４００－６００ 万ꎬ德国有 ３８０－４３０ 万ꎬ英国约 ２７０ 万(２０１１ 年)ꎬ荷兰约 ９４.６ 万(２００９
年)ꎬ西班牙约 １６７ 万(２０１３ 年)ꎬ比利时 ３０－４５ 万ꎬ瑞士 ７９.６ 万(２０１０ 年)ꎬ奥地利 ３３.９ 万(２００１ 年)ꎬ瑞典 ２５－４０
万(２００７ 年)ꎬ意大利则超过 １１８ 万(来自阿尔巴尼亚、摩洛哥、突尼斯、埃及和孟加拉国五国穆斯林人口的总和ꎬ
其他穆斯林人口未统计)ꎮ Ｓｅｅ Ａｎｇｅｌ Ｒａｂａｓａ ａｎｄ Ｃｈｅｒｙｌ Ｂｅｎａｒｄꎬ Ｅｕｒｏｊｉｈａ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８－２２.



经调整ꎻ三是因为两国代表了欧盟萨拉菲主义激进化的两个极端ꎬ近年来在萨拉菲主

义激进化催生的圣战者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对欧圣战主义”ꎬ法国是遭受本

国穆斯林圣战派袭击最为严重的欧盟大国ꎬ而德国则是遭受此类袭击相对较少的国

家ꎮ 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种差别ꎬ需要在研究中加以重点分析ꎮ

一　 思想激进化与吉哈德化:萨拉菲主义激进化的两阶段划分法

欧洲萨拉菲主义的激进化ꎬ是欧洲穆斯林激进化的一个组成部分ꎬ它与普通穆斯

林的主要区别就是“宗教虔诚”在其激进化过程中的影响ꎮ 萨拉菲主义首先是号召穆

斯林在“回归纯洁先辈的生活方式”的萨拉菲主义环境中浸染ꎬ而后这些穆斯林则因

“宗教热情”而逐渐走上“圣战道路”ꎮ “宗教热情”会导致两种现象:一是在“圣战事

业高潮期”ꎬ萨拉菲主义催生的“圣战者”比例可能更高ꎻ二是在“圣战事业”的间歇期ꎬ

萨拉菲主义催生的“圣战者”仍然活跃、主动性更强ꎬ①因而萨拉菲主义的激进化造成

的危害更大ꎮ

欧洲萨拉菲主义者激进化的核心指标ꎬ是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占总萨拉菲人数的

比例ꎬ以及“萨拉菲圣战者”出现的比例ꎮ 根据这两个指标ꎬ笔者认为有必要将欧洲萨

拉菲主义者激进化过程分成两步:“思想上的激进化”过程和“行动上的激进化”过程ꎮ

思想上的激进化ꎬ是指萨拉菲主义者不断偏向“极端的吉哈德学说”(圣战主义学说)

而成为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的过程ꎬ可直接称之为“思想激进化”(或“吉哈德萨拉菲

化”)ꎻ行动上的激进化ꎬ是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由思想而行动”、将圣战付诸实践的

过程ꎬ可称之为“吉哈德化”(圣战化)ꎮ

笔者将欧洲萨拉菲主义者激进化分为两步的假设ꎬ至少需要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

理论回应ꎮ 首先ꎬ萨拉菲主义者“思想上的激进化”现象是否存在ꎬ亦即“吉哈德萨拉

菲主义”是否真实存在? 其次ꎬ吉哈德萨拉菲主义与圣战主义的关系如何ꎬ吉哈德萨

拉菲主义者是否有极大可能演变为圣战者ꎬ由之催生的所谓“萨拉菲圣战者”是否已

成为一种现实?

“吉哈德－萨拉菲主义”(ｊｉｈａｄｉｓｔ－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或 Ｓａｌａｆｉ ｊｉｈａｄｉｓｍ)这一名词ꎬ由法国学者

吉勒斯􀅰凯佩尔(Ｇｉｌｌｅｓ Ｋｅｐｅｌ)于 ２００２ 年首创ꎮ② ２００６ 年ꎬ美国学者库因坦􀅰维克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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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两个假设ꎬ将在之后的分析中给出具体分析和论据ꎮ 另外ꎬ为了行文方便ꎬ下文中将“萨拉菲主义催生
的‘圣战者’”简称为“萨拉菲圣战者”ꎮ 萨拉菲圣战者是行动派ꎬ他们已经属于“吉哈德派”ꎬ而不是“吉哈德萨拉
菲主义者”ꎬ两者的区别将在下文中论述ꎮ

Ｇｉｌｌｅｓ Ｋｅｐｅｌꎬ Ｊｉｈａ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ꎬ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Ｆ. Ｒｏｂｅｒｔｓꎬ 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２.



罗维茨(Ｑｕｉｎｔａｎ Ｗｉｋｔｏｒｏｗｉｃｚ)基于凯佩尔的创造进一步将全球萨拉菲主义者划分为三

派:纯洁派(Ｐｕｒｉｓｔｓ)、政治派(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ｓ)和吉哈德派(Ｊｉｈａｄｉｓ)ꎮ①这种“三分法”一经问

世便获得了欧美学界的普遍支持并加以传播ꎬ它通过“学者式归纳”将圣战思想与萨

拉菲思想绑在一起ꎬ从而促成了“圣战组织源自萨拉菲运动”的错觉ꎮ

但是ꎬ“吉哈德萨拉菲主义假说”和基于它的“萨拉菲主义三分法”ꎬ并非没有争

议ꎬ其中萨拉菲主义与圣战恐怖主义的区别往往引起学者的困惑ꎮ 布鲁塞尔欧洲政治

研究中心的萨米尔􀅰阿姆盖尔(Ｓａｍｉｒ Ａｍｇｈａｒ)通过对法国萨拉菲主义的发展及激进

化的分析认为:“所有的圣战组织都借用萨拉菲的词汇􀆺􀆺但吉哈德萨拉菲派不等于

基地组织ꎮ”②德国学者迪尔克􀅰贝尔(Ｄｉｒｋ Ｂａｅｈｒ)在分析德国吉哈德萨拉菲派时也产

生了“吉哈德派与吉哈德萨拉菲派如何区分”的疑问ꎮ③云南大学的王涛和宁彧对英文

文献中的萨拉菲主义研究进行综述时ꎬ也提到“经常出现将萨拉菲主义与恐怖主义画

等号的简单化判断”ꎮ④

“吉哈德萨拉菲主义”是否成立ꎬ“萨拉菲主义与吉哈德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ꎬ这

两个问题之所以重要ꎬ是因为它们将确定萨拉菲主义的本质———即其意识形态中是否

存在极端主义思想ꎮ 如果“吉哈德萨拉菲主义”确实存在ꎬ那么意味着欧洲萨拉菲主

义存在激进的派别ꎬ且有转化为圣战恐怖主义者的可能ꎬ故而萨拉菲主义将被视为对

欧洲安全的一种潜在威胁ꎮ 当下欧洲主流媒体和学者大多持这种看法ꎮ 而如果“吉

哈德萨拉菲主义”是一种“学者杜撰的存在”ꎬ那么显然欧洲的主流看法可能就是对欧

洲萨拉菲主义的误解了ꎮ

对于这个问题ꎬ笔者是从“思潮”与“运动”之关系的视角来理解的ꎮ 王涛和宁彧

的研究提到了萨拉菲主义是“思潮”还是“运动”的争论ꎬ他们认为ꎬ萨拉菲主义“应是

思潮与组织的统一体ꎬ二者不能简单割裂开来”ꎮ⑤ 兰州大学的曾向红则从社会运动

理论的视角出发ꎬ认为恐怖主义组织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运动ꎬ其独特性主要在

于其使用的‘抗议手段’为暴力ꎬ而且往往是针对平民的暴力”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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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Ｑｕｉｎｔａｎ Ｗｉｋｔｏｒｏｗｉｃｚꎬ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ｌａｆｉ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ꎬ Ｖｏｌ. ２９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２０７－２３９.

Ｓａｍｉｒ Ａｍｇｈａｒꎬ “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ｆａｃｅ ａｕ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ｅ ｉｓｌａｍｉｑｕｅ: ｕｎｅ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ｅ ｄｕ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ｅ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ｅ”ꎬ ｉｎ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Ｒｏｕｇｉｅｒ ｅｄ.ꎬ Ｑｕ’ｅｓｔ－ｃｅ ｑｕｅ ｌｅ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ｅ? Ｐａｒｉｓ: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２４４－２４５.

Ｄｉｒｋ Ｂａｅｈｒꎬ „Ｄｓｃｈｉｈａｄｉｓｔｓｃｈｅｒ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ꎬ ｉｎ Ｔｈｏｒｓｔｅｎ Ｇｅｒａｌｄ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ｓ (Ｈｒｓｇ.)ꎬ Ｓａｌａｆｉｓ￣
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Ｕｒｓｐｒüｎｇｅ ｕｎｄ Ｇｅｆａｈｒｅｎ ｅｉｎｅｒ ｉｓｌａｍｉｓｃｈ－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Ｂｅｗｅｇｕｎｇꎬ Ｓ.２４６－２４７.

王涛、宁彧:“英文文献中的萨拉菲主义研究述评”ꎬ«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ꎬ第 ４７ 页ꎮ
同上ꎮ
曾向红:“恐怖主义的整合性治理———基于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ꎬ«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ꎬ第

７７－７８ 页ꎮ



笔者认为ꎬ思潮和运动的首要区别在于对特定思想的服从度ꎮ 思潮基本没有组织

性架构ꎬ思潮中的个人和思想家们ꎬ以共同的思想为纽带形成了个人关系网络ꎬ对该思

想的服从度较强ꎬ一旦抛弃该思想或行为背离则会被其关系网络所排斥ꎮ 而运动一般

存在组织性架构ꎬ组织中个人对思想的服从度往往受制于该组织的权力结构和个人权

力关系ꎮ 思潮的个人关系网络主要因为思想的温和或激进分裂出不同的派别ꎮ 而在

社会运动中ꎬ即使秉持同一意识形态的个人ꎬ也可能因为权力争夺而相互敌视ꎮ 思潮

与运动往往只有一步之遥ꎬ思想家“由想而做”成为一个实践派、行动者ꎬ思潮也就开

始向社会运动演变ꎮ

基于思潮与运动的区分原则ꎬ萨拉菲主义显然属于一种思潮ꎮ①萨拉菲人之间不

存在明显的权力关系架构ꎬ而是由思想家的个人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ꎮ 例如ꎬ沙特萨

拉菲主义领袖、前沙特大穆夫提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巴兹(Ａｂｄ ａｌ－Ａｚｉｚ ｉｂｎ Ｂａｚ)

虽然是全球知名的萨拉菲主义思想家纳斯尔丁􀅰阿尔巴尼(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Ｎａｓｉｒ ａｌ－Ｄｉｎ

ａｌ－Ａｌｂａｎｉꎬ１９１４－１９９９)的引入者和庇护者ꎬ但两人之间并不存在权力上下级关系ꎬ而

更像是思想上的“同路人”ꎮ 萨拉菲主义思想家构建个人关系网络最主要的方式ꎬ一

是通过授课、听课而形成师生关系ꎻ二是通过参加萨拉菲主义集会(如“萨拉菲学术研

讨会”)与他人互动和交流ꎮ

假设萨拉菲主义是一股思潮的说法成立ꎬ那么这股思潮中是否存在激进主义流派

(吉哈德萨拉菲主义)呢? 尽管一些主流萨拉菲主义者极力否定这一假设ꎬ但思潮的

特质在赋予萨拉菲主义极强包容性的同时ꎬ也使之思想混杂、包罗万象ꎮ 萨拉菲主义

的确存在过“吉哈德倡议”ꎬ但因为政治原因ꎬ“９􀅰１１ 事件”后萨拉菲主义者在各种场

合公开与吉哈德思想“划清界限”ꎮ 这与 １９７９ 年 １１ 月麦加禁寺事件后主流萨拉菲学

者与“政治派”划清界限是同样逻辑ꎮ②

首先ꎬ在伊斯兰圣战者还未曾反对美国之前ꎬ沙特萨拉菲主义者是公开支持“吉

哈德”的ꎬ这与当时美国为对抗苏联而“鼓励”沙特志愿者前往阿富汗圣战的政策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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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应的ꎬ像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则明显是存在权力框架的社会运动ꎬ圣战极端组织如基地组织、“伊斯兰
国”则是更为特殊的社会运动ꎮ

有关 １９７９ 年 １１ 月的禁寺事件ꎬ参见 [沙特] 纳昔儿􀅰胡再密: «与朱黑曼一起的日子ꎬ我曾跟随的忠诚
萨拉菲人»(阿拉伯文)ꎬ贝鲁特:阿拉伯研究和出版网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１０９ 页ꎮ 麦加禁寺事件后ꎬ沙特政府意识到国
内宗教势力的“政治化倾向”ꎬ从而改行严厉的压制政策ꎮ 而为了在政府的压制政策中保全自己ꎬ沙特主流的萨
拉菲派开始同朱黑曼􀅰乌泰比划清界限ꎬ他们称自己为“纯洁派”ꎬ并视那些发表反对沙特王室言论甚至起而行
动的人为“政治派”ꎮ



关联ꎮ １９７９ 年ꎬ巴勒斯坦逊尼派学者阿卜杜拉􀅰优素福􀅰阿扎姆(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Ｙｕｓｕｆ

Ａｚｚａｍ)①发表著名的对苏联圣战法特瓦(ｆａｔｗａ)———«保卫伊斯兰土地:首要的信仰责

任»(Ｄｅｆ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Ｌａｎｄｓꎬ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Ｆａｉｔｈ)ꎬ伊本􀅰巴兹就为之作

序ꎮ②此外ꎬ伊本􀅰巴兹还发布了一个法特瓦授权穆斯林捐赠财产帮助阿富汗反苏圣

战中的“圣战者”(Ｍｕｊａｈｉｄｅｅｎ)ꎮ③这意味着作为萨拉菲领袖的伊本􀅰巴兹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是持“支持吉哈德”的观点的ꎮ 事实上ꎬ２００１ 年以前的沙特萨拉菲学者圈子ꎬ

并不忌讳谈论“吉哈德”ꎬ他们在公开场合是支持阿富汗人和“阿富汗阿拉伯人”的反

苏圣战ꎮ 但形势在“９􀅰１１ 事件”后发生改变ꎮ 主流的萨拉菲人ꎬ包括纯洁派和大部分

政治派ꎬ异口同声地指责本􀅰拉登和“基地”组织ꎮ 伊本􀅰巴兹与本􀅰拉登相互批评ꎬ

而萨拉菲人则开始与“吉哈德”划清界限ꎬ并反对他人讨论萨拉菲与吉哈德的关联性ꎮ

其次ꎬ萨拉菲人提倡“回归纯洁的伊斯兰”ꎬ其推崇的«古兰经»和圣训中存在吉哈

德思想ꎮ 关于“吉哈德”的起源ꎬ欧美学者与阿拉伯学者的观点大相径庭ꎮ 欧美学者

力图运用文本解读的方法做无休止的历史回溯ꎬ最终从«古兰经»和圣训中寻找“吉哈

德”存在的根据ꎬ以证明“伊斯兰生来便是圣战的、暴力的”ꎮ④而主流阿拉伯学者则坚

决抵制这种假设ꎬ认为古兰经中的吉哈德观念跟现在的暴力行动完全没有关系ꎮ

从中立的视角出发ꎬ«古兰经»中确实有吉哈德思想ꎬ书中出现“吉哈德”及其派生

词“贾哈达”(ｊāｈａｄａꎬ吉哈德的动词)和穆贾希德(ｍｕｊāｈｉｄꎬ名词复数ꎬ意为“圣战者”)

总计 ３５ 次ꎬ分布在 ３０ 节经文中ꎮ⑤虽然该词汇每次出现并非全都确指“为伊斯兰而战

斗”的含义ꎬ但很明显其出现时的内在含义未有实质上的相互抵牾ꎮ 也就是说ꎬ从语

义学的角度上来看ꎬ它们都属于同一语义概念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吉哈德词汇的出现是

关乎上下文的ꎬ而它们大多与敌人的战斗有关ꎮ 把吉哈德词汇的上下文纳入考量ꎬ则

会发现古兰经中对吉哈德的阐释和延伸非常多ꎬ甚至是成体系的ꎬ其中麦地那篇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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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阿扎姆是公认的阿富汗阿拉伯人圣战领袖和本􀅰拉登的圣战导师ꎬ是他促成本􀅰拉登从一个单纯的阿
富汗圣战资助者和后勤管理者向真正的圣战者转型ꎮ 阿扎姆与本􀅰拉登和艾曼􀅰扎瓦希里(Ａｙｍａｎ ａｌ－Ｚａｗａｈｉｒｉ)
共同创建了基地组织ꎬ他于 １９８９ 年遭炸弹袭击死亡后ꎬ本􀅰拉登继任成为基地组织领袖ꎮ

[美] 劳伦斯􀅰赖特:«末日巨塔:基地组织与“９􀅰１１”之路»ꎬ张鲲、蒋莉译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第 １１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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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５.

吴冰冰:“圣战观念与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ꎬ«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ꎬ第 ３６ 页ꎮ



现得更为明显ꎮ

最后ꎬ确实存在萨拉菲主义者在网上或者清真寺布道时宣传“激进吉哈德思想”ꎬ

还有一些萨拉菲主义者在公共场合观点温和ꎬ但在私人布道中则可能思想极端ꎮ 后者

更善于“隐藏”而避免政府的关注ꎮ 这种情况在如沙特和法国这样对萨拉菲激进化极

端警惕的国家比例更大ꎬ而在德国那样对萨拉菲主义采取放任政策的国家则相对较

少ꎮ 无论是否善于“隐藏”ꎬ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在某些政治事件发生后可能迅速转

向行动的圣战派ꎬ这些情况在欧洲萨拉菲人中屡见不鲜ꎮ

假设“萨拉菲主义是一种思潮且其中存在较为激进的派别(吉哈德萨拉菲主义)”

的观点成立ꎬ那么吉哈德萨拉菲主义与行动的圣战派(圣战恐怖主义者)的关系就需

要明确ꎮ 近年来欧美学者将吉哈德萨拉菲主义与圣战恐怖主义混淆的主要原因有两

个:一是本􀅰拉登与萨拉菲主义的辩证关系ꎻ二是圣战运动领导人阿布􀅰穆萨布􀅰扎

卡维(Ａｂｕ Ｍｕｓａｂ ａｌ－Ｚａｒｑａｗｉ)①与激进派萨拉菲主义者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

(Ａｂｕ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Ｍａｑｄｉｓｉ)的“师生关系”ꎮ 其中后者更为重要ꎬ曾任伊拉克过渡政

府财长的阿里􀅰阿拉维(Ａｌｉ Ａ. Ａｌｌａｗｉ)就认为:“扎卡维借鉴马克迪西的思想ꎬ创造了

吉哈德萨拉菲主义”ꎮ②

从思潮与运动的视角出发ꎬ能较为清晰地理解圣战恐怖主义者与吉哈德萨拉菲主

义者的微妙关系ꎮ 社会运动自我发展的需要ꎬ要求组织保持意识形态上的“灵活性”ꎬ

随时抛弃“有害的”意识形态ꎬ接纳“有益的”意识形态ꎬ以有利于自己的“资源动员”

(招募新兵、获得物资等)ꎮ 从这一点看ꎬ圣战恐怖主义组织理所当然可以“借用”萨拉

菲的思想和教法基础ꎮ 不仅如此ꎬ他们借用甚至创造一切“有益的”意识形态:“塔克

菲尔主义”、反美圣战主义以及伊本􀅰泰米叶的反什叶派主张等ꎮ

扎卡维与马克迪西的关系就是“社会运动借用思潮”的逻辑ꎮ 扎卡维在认识马克

迪西之前就是一个行动的圣战者ꎬ是约旦裔“阿富汗阿拉伯人”的头目之一ꎬ他的思想

无疑是庞杂的ꎮ 扎卡维后来的圣战逻辑中不仅吸纳了马克迪西的“塔克菲尔主义”ꎬ

还继承了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反美圣战主义ꎬ因为伊拉克特殊国情和斗争的需要还

新添了反什叶派圣战主义ꎮ 即使在“塔克菲尔”问题上ꎬ扎卡维也与马克迪西意见相

左ꎮ ２００４ 年当扎卡维在伊拉克领导反美运动时ꎬ在约旦再次入狱的马克迪西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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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扎卡维是伊拉克“统一圣战组织”的创始人ꎬ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效忠”本􀅰拉登后改组织名为“基地组织伊拉
克分支”ꎬ２００６ 年死于美军轰炸ꎮ 他的第二任继承者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Ａｂｕ Ｂａｋｒ ａｌ－Ｂａｇｈｄａｄｉ)于 ２０１４ 年
初将组织改名为“伊斯兰国”(ＩＳ)ꎬ亦称“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ＩＳＩＳ)或“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ＩＳＩＬ)ꎮ

Ａｌｉ Ａ. Ａｌｌａｗｉꎬ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ｒａｑ: Ｗｉ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ｒꎬ Ｌ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ꎬ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２３９.



写了一封公开信ꎬ批评扎卡维对什叶派的袭击和对穆斯林平民的无差别炸弹袭击ꎬ并

强调“作为一个穆斯林ꎬ使用塔克菲尔是一个严肃的事情ꎬ它不能被随意使用”ꎮ①而扎

卡维则在回信(多个圣战网站进行了转载)对马克迪西虽不乏尊重ꎬ但却暗示“他是旧

时代的遗存”ꎬ而自己则是“奥萨马􀅰本􀅰拉登的战士”ꎮ②从马克迪西对扎卡维的批评

来看ꎬ他明显反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ꎬ其想法基本反映了萨拉菲主义思想家(包括

身为激进派的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对圣战恐怖主义的集体态度ꎮ

因此ꎬ笔者认为ꎬ吉哈德萨拉菲主义是萨拉菲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ꎬ是其中的激进

派思潮ꎬ但并不涵盖基地组织、“伊斯兰国”这样的圣战组织ꎮ 吉哈德萨拉菲主义的一

些思想为圣战组织所借用以进行资源动员ꎬ也是这些组织能够吸引吉哈德萨拉菲主义

者转向圣战行动派的原因ꎮ 思想与行动往往只有一步之遥ꎬ尤其在网络和旅行③流行

的今日更是如此ꎮ

二　 “二十年放任自流”:德国萨拉菲主义的发展及其激进化

相比于法国ꎬ德国政府对国内萨拉菲主义的发展及其激进化一直持冷眼旁观的态

度ꎮ 尽管联邦宪法保护办公室(Ｌａ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ｓｃｈｕｔｚ ＢｒｅｍｅｎꎬＬｆＶꎬ简称“德

国宪保办”)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就已经开始关注德国萨拉菲主义的发展和激进化ꎬ但它的

工作直到 ２０１２ 年索林根事件后才得到德国学界和政府的认可ꎮ ２０１０ 年以前ꎬ联邦政

府基本上没有一项明确的“萨拉菲政策”ꎮ 而 ２０１０ 年左右ꎬ萨拉菲治理的倡议开始引

发关注ꎬ“萨拉菲政策”这才从“对国内穆斯林整体政策”中独立出来ꎬ成为联邦政府的

一个工作主题ꎮ 但此时ꎬ德国萨拉菲主义已经历了近 ２０ 年的自由发展ꎬ其激进化的势

头已难阻挡ꎮ

德国萨拉菲主义起步于 １９９０ 年代初ꎬ主要是从西亚北非移民中兴起ꎮ 在早期萨

拉菲主义中ꎬ存在“纯洁派”和“吉哈德萨拉菲派”的分野ꎮ 纯洁派最早的代表人物是

９９　 欧洲萨拉菲主义激进化的原因探析

①

②

③

Ａｌｉ Ａ. Ａｌｌａｗｉꎬ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ｒａｑ: Ｗｉ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ｒꎬ Ｌ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ꎬ ｐ.２４０.马克迪西的“塔克菲尔主
义”主要针对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ꎬ而扎卡维的“塔克菲尔主义”则用在了什叶派普通民众身上ꎬ他引用伊本􀅰泰
米叶在公元 １３０３ 年的马穆鲁克－蒙古战争中发布的允许对从属于蒙古人伊尔汗国的什叶派进行圣战的法特瓦ꎬ
为自己的反什叶派圣战主义辩护ꎮ 有关泰米叶法特瓦的问题ꎬ参见 Ｓａｄａｋａｔ Ｋａｄｒｉꎬ Ｈｅａｖｅｎ ｏｎ Ｅａｒｔｈ: Ａ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ｈａｒｉ’ａ Ｌａ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ｅｓｅｒｔ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ｒａｂｉａ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ｅ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ꎬ Ｆａｒｒａｒꎬ Ｓｔｒａｕｓ ａｎｄ Ｇｉｒ￣
ｏｕｘꎬ ２０１２ꎬ ｐ.１８７ꎮ

Ｎｉｂｒａｓ Ｋａｚｉｍｉꎬ “Ａ Ｖｉｒｕｌｅｎ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Ｚａｒｑａｗｉ Ｕｐｓｔａｇｅｓ Ｍａｑｄｉｓｉ”ꎬ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Ｉｄｅｏｌ￣
ｏｇｙ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０５ꎬ ｐ.６７.

欧洲多年来的旅行风潮ꎬ是欧洲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极为方便地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的重要前提ꎮ 据
估算ꎬ一个欧洲穆斯林如果决心参加叙利亚圣战ꎬ前后只需要花费 １４００－ １６００ 美元的旅行费用ꎮ [法]瓦立
德􀅰卡萨德􀅰宰迪:«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欧洲:法国吉哈德分子在中东»(阿拉伯文)ꎬ第 １２２ 页ꎮ



哈桑􀅰达巴格(Ｈａｓｓａｎ Ｄａｂｂａｇｈ)①ꎬ他被视为德国萨拉菲宣教师之父ꎬ也是德国萨拉菲

主义纯洁派的领袖ꎮ 达巴格严格遵守沙特萨拉菲学说ꎬ自称追随圣训学家纳斯尔丁􀅰

阿尔巴尼的学说ꎬ并受教于阿尔巴尼的学生、叙利亚裔沙特学者阿德南􀅰阿鲁鲁(Ａｄ￣

ｎａｎ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Ａｒｕｒ)ꎮ②达巴格信奉“有效的达瓦而非吉哈德”ꎬ拒绝使用暴力和

“吉哈德”ꎻ对与非穆斯林的交往ꎬ他认为“应保持礼貌但内心划清界限”ꎮ 他与阿尔巴

尼对“塔克菲尔主义”的态度一致ꎬ认为穆斯林世界的领导人犯有不忠于伊斯兰的罪ꎬ

但不应因此实施暴力ꎮ③

达巴格不仅与沙特萨拉菲主义者存在联系ꎬ还与欧洲萨拉菲主义者网络建立了联

系ꎮ 阿鲁鲁与阿尔巴尼的另一个学生、荷兰蒂尔堡的艾哈迈德􀅰萨拉姆 (Ａｈｍａｄ

Ｓａｌａｍꎬ别名阿布􀅰苏哈耶[Ａｂｕ Ｓｕｈａｙｂ])组建了欧洲的萨拉菲网络ꎬ达巴格是其德国

分支的主要成员ꎮ １９９０ 年代ꎬ达巴格经常前往蒂尔堡参加“伊斯兰教育与知识传播基

金会”的学术研讨会ꎮ 该基金会主要得到沙特的资助ꎬ致力于打造欧洲泛伊斯兰网

络ꎬ并资助非暴力的萨拉菲宣教ꎮ④

在德国ꎬ达巴格培育了一批宣教师ꎬ包括来自摩洛哥的莫哈迈德􀅰本赛因(Ｍｏ￣

ｈａｍｅｄ Ｂｅｎｈｓａｉｎ)和阿卜杜􀅰阿德西姆􀅰卡莫斯(Ａｂｄｕｌ Ａｄｈｉｍ Ｋａｍｏｕｓｓ)、土耳其裔穆

罕默德􀅰契夫特失(Ｍｕｈａｍｅｄ Çｉｆｔçｉꎬ别名阿布􀅰阿纳斯[Ａｂｕ Ａｎａｓ])、来自巴勒斯坦

的阿布􀅰贾布里尼(Ａｂｕ Ｊｉｂｒｉｌ)和艾哈迈德􀅰阿拉米(Ａｈｍａｄ Ａｒｍｉｈ)ꎮ 达巴格还曾与

宣教明星皮埃尔􀅰沃格(Ｐｉｅｒｒｅ Ｖｏｇｅｌ)共事ꎮ⑤

与宣扬非暴力的哈桑􀅰达巴格不同ꎬ早期移民中还有一批特殊的“萨拉菲主义

者”ꎮ 他们本是中东北非国家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ꎬ为躲避国内镇压而来到德国ꎮ 在

德国ꎬ他们宣称“退出(圣战)行动”ꎬ并以萨拉菲宣教活动来掩护自己的极端思想ꎮ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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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达巴格 １９７２ 年生于叙利亚ꎬ１９９０ 年代前往莱比锡学习医药学ꎬ期间成立了一个小型宣教团体ꎬ并经常出
现在莱比锡的拉赫曼清真寺(Ｒａｇｍａｎ－Ｍｏｓｃｈｅｅ)ꎮ ２１ 世纪初ꎬ基于一直以来的宣教努力ꎬ达巴格成为德国萨拉菲
的关键人物和权威专家ꎮ ２００１ 年他与波恩的莫哈迈德􀅰本赛因(Ｍｏｈａｍｅｄ Ｂｅｎｈｓａｉｎ)创办了德国第一个萨拉菲网
站———“萨拉菲网”ꎬ２００２ 年又建立“讨黑德网”(Ａｌ－ｔａｍｈｉｄ.ｎｅｔ)ꎮ

阿鲁鲁原是叙利亚穆兄会的成员ꎬ１９８２ 年叙利亚哈马的穆兄会被镇压后ꎬ他就前往沙特定居ꎮ 在沙特ꎬ
阿鲁鲁逐渐靠近萨拉菲纯洁派思想ꎬ在意识形态上强烈针对叙利亚的什叶派和阿拉维派ꎮ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动乱发
生时ꎬ他先是号召叙利亚人不要效仿突尼斯和利比亚的革命者ꎮ 但数月之后就改弦更张ꎬ号召人们支持起义并
“与叙利亚在一起直至胜利”ꎮ 其态度之转变ꎬ与沙特政府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２０１２ 年 １ 月期间对叙利亚政府态度的变
化是一致的ꎮ

Ｓｉｎａ Ｗｉｅｄｌ ｕｎｄ Ｃａｒｍｅｎ Ｂｅｃｋｅｒꎬ „Ｐｏｐｕｌäｒｅ Ｐｒｅｄｉｇｅｒ ｉｍ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ｕｓＨａｓｓａｎ Ｄａｂｂａｇｈꎬ Ｐｉｅｒｒｅ Ｖｏｇｅｌꎬ
Ｓｖｅｎ Ｌａｕ ｕｎｄ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ｂｏｕ Ｎａｇｉｅ“ꎬ ｉｎ Ｔｈｏｒｓｔｅｎ Ｇｅｒａｌｄ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ｓ (Ｈｒｓｇ.)ꎬ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Ｕｒｓｐｒüｎｇｅ ｕｎｄ
Ｇｅｆａｈｒｅｎ ｅｉｎｅｒ ｉｓｌａｍｉｓｃｈ－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Ｂｅｗｅｇｕｎｇꎬ Ｓ.１８９－１９０.

Ｉｂｉｄ.ꎬ Ｓ.１８８－１８９.
Ｓｉｎａ Ｗｉｅｄｌ ｕｎｄ Ｃａｒｍｅｎ Ｂｅｃｋｅｒꎬ „Ｐｏｐｕｌäｒｅ Ｐｒｅｄｉｇｅｒ ｉｍ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ｕｓＨａｓｓａｎ Ｄａｂｂａｇｈꎬ Ｐｉｅｒｒｅ Ｖｏｇｅｌꎬ

Ｓｖｅｎ Ｌａｕ ｕｎｄ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ｂｏｕ Ｎａｇｉｅ“ꎬ Ｓ.１８９－１９０.



些人中较著名的包括:汉堡圣城清真寺(ａｌ－Ｑｕｄｓ－Ｍｏｓｃｈｅｅ Ｈａｍｂｕｒｇ)的约旦裔伊玛目

马蒙􀅰达卡扎尼(Ｍａｍｏｕｎ Ｄａｒｋａｚａｎｌｉ)、新乌尔姆的阿德利􀅰阿塔尔(Ａｄｌｙ ａｌ－Ａｔｔａｒ)以

及弗莱堡的亚黑亚􀅰优素福(Ｙａｈｉａ Ｙｕｓｕｆ)ꎮ 在德国萨拉菲纯洁派和政治派“激进化”

之前ꎬ他们是吉哈德萨拉菲派的主要成员ꎮ

汉堡清真寺是早期吉哈德萨拉菲派的关键联络点ꎬ马蒙􀅰达卡扎尼则是关键联络

人ꎬ他与基地组织首要资助者马姆杜􀅰马哈茂德􀅰萨利姆(Ｍａｍｄｏｕｈ Ｍａｃｈｍｕｄ Ｓａｌｉｍ)

保持联系ꎮ １９９０ 年代ꎬ马姆杜经常访问汉堡的马蒙􀅰达卡扎尼和新乌尔姆的阿德

利􀅰阿塔尔ꎮ 在“９􀅰１１ 事件”的 １９ 名劫机嫌疑人中ꎬ就有一个“汉堡集团”ꎬ马蒙􀅰

达卡扎尼是其中关键的中间人ꎮ①

亚黑亚􀅰优素福则是弗莱堡吉哈德萨拉菲派网络的创始人ꎮ 该网络是德国最早

资助圣战活动的网络ꎬ亚黑亚及其学生里达􀅰塞义姆(Ｒｅｄａ Ｓｅｙａｍ)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就以人道主义为名资助波斯尼亚圣战ꎮ② ２０００ 年ꎬ亚黑亚􀅰优素福失去弗莱堡大学

教职后ꎬ前往新乌尔姆定居并与阿德利􀅰阿塔尔结识ꎬ从而使弗莱堡的吉哈德萨拉菲

网络与汉堡－新乌尔姆的圣战网络对接ꎮ

马蒙􀅰达卡扎尼、阿德利􀅰阿塔尔和亚黑亚􀅰优素福三人ꎬ很难明确区分究竟是

萨拉菲主义者ꎬ还是吉哈德分子ꎮ 波恩大学的迪尔克􀅰贝尔在分析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后认为:“德国的萨拉菲吉哈德派和吉哈德派ꎬ是难以区分的ꎮ 亚黑亚、阿德利、达卡

扎尼和波恩的阿卜杜拉克赫􀅰哈马德(Ａｂｄｅｌ－Ａｋｈｅｒ Ｈａｍｍａｄ)ꎬ都是圣战组织的核心

成员ꎬ但他们都宣传萨拉菲思想􀆺􀆺德国的吉哈德派和萨拉菲派ꎬ都是国际化的ꎬ而且

相互吸引、难分彼此ꎮ”③从中揭露出德国萨拉菲主义激进化过程的一个重要问题:吉

哈德分子的萨拉菲化ꎮ

但是ꎬ ２０００ 年 代 联 邦 政 府 对 吉 哈 德 分 子 萨 拉 菲 化 问 题 “ 冷 眼 旁 观 ”ꎮ

１０１　 欧洲萨拉菲主义激进化的原因探析

①

②

③

在“９􀅰１１ 事件”的 １９ 名劫机者中ꎬ１５ 名是一直追随本􀅰拉登的沙特圣战者ꎬ而另外 ４ 人则是来自德国
汉堡ꎬ分别是埃及人穆罕默德􀅰阿塔(Ｍｏｈａｍｅｄ Ａｔｔａ)、阿联酋人马尔万􀅰谢西(Ｍａｒｗａｎ ａｌ－Ｓｈｅｈｈｉ)、东也门人拉姆
齐􀅰本希布赫(Ｒａｍｚｉ ｂｉｎ ａｌ－Ｓｈｉｂｈ)和黎巴嫩人齐亚德􀅰贾拉(Ｚｉａｄ Ｊａｒｒａｈ)ꎮ 除贾拉外ꎬ阿塔三人都是汉堡圣城清
真寺的常客ꎬ与圣城清真寺宣教师穆罕默德􀅰法扎兹(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Ｆａｚａｚｉ)关系密切ꎮ 而马蒙􀅰达卡扎尼自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便担任了圣城清真寺的伊玛目ꎬ是法扎兹的直接领导ꎮ 在穆罕默德􀅰阿塔租用公寓中搜到了基地组织
成员阿布􀅰达赫达赫(Ａｂｕ Ｄａｈｄａｈ)的电话ꎮ 据德国联邦检察院披露ꎬ马蒙􀅰达卡扎尼 ９０ 年代就与阿布􀅰达赫达
赫存在联系ꎬ１９９６ 年还与基地组织理论家阿布􀅰穆萨􀅰苏里(Ａｂｕ Ｍｕｓａｂ ａｌ－Ｓｕｒｉ)正式会面ꎮ 美国安全机构认定
马蒙是全球圣战的一个重要后勤官ꎮ 德国检方也认为ꎬ马蒙为基地组织的资金网络服务ꎬ但无法定罪ꎮ Ｄｉｒｋ Ｂａｅ￣
ｈｒꎬ „Ｄｓｃｈｉｈａｄｉｓｔｓｃｈｅｒ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ꎬ Ｓ.２３３.

亚黑亚􀅰优素福 １９８８ 年即与家人一起来到弗莱堡生活ꎬ他曾是埃及“伊斯兰团”组织的成员ꎬ因逃避镇
压而流亡ꎮ 在弗莱堡ꎬ亚黑亚成为阿巴德􀅰拉赫曼清真寺( Ｉｂａｄ ａｌ－Ｒａｈｍａｎ Ｍｏｓｃｈｅｅ)的宣教师ꎮ 在他的宣教下ꎬ
形成了一个吉哈德萨拉菲社交网络ꎬ成员包括埃及裔德国人里达􀅰塞义姆、巴基斯坦裔德国人阿利姆􀅰纳西尔
(Ａｌｅｅｍ Ｎａｓｉｒ)ꎮ 塞义姆据称参加了巴厘岛恐袭案ꎬ而纳西尔则在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７ 年为基地组织招募过新兵ꎮ

Ｄｉｒｋ Ｂａｅｈｒꎬ „Ｄｓｃｈｉｈａｄｉｓｔｓｃｈｅｒ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ꎬ Ｓ.２４７.



“９􀅰１１ 事件”发生后ꎬ法国学界开始热烈讨论萨拉菲主义与吉哈德主义可能存在的联

系ꎬ政府则转而“压制”国内的萨拉菲主义ꎮ 反观德国ꎬ“汉堡集团”的出现并没有引发

社会舆论和政府的任何反应ꎬ他们还将责任推到阿拉伯国家身上ꎮ “汉堡集团”的成

员全部来自阿拉伯国家ꎬ这一调查结果被延伸成“德国理所当然没有责任”的证据ꎮ①

对“吉哈德分子萨拉菲化”问题的忽视ꎬ直到 ２０１０ 年代才得到纠正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汉堡

圣城清真寺被德国政府关闭ꎬ②是最重要的标志ꎮ

从 １９９０ 年代德国萨拉菲主义的出现ꎬ到 ２０１０ 年代初联邦政府转向萨拉菲治理ꎬ

近 ２０ 年德国萨拉菲主义的自由发展ꎬ到 ２０１１ 年全德萨拉菲主义活跃分子已达到 ３８００

人ꎮ 其中ꎬ一部分人“已经”走上了激进化之路ꎬ而另一些“即将”追随他们ꎮ 自 ２０００

年代开始ꎬ德国萨拉菲的三个派别ꎬ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激进化和吉哈德化ꎮ

首先ꎬ在 ２０００ 年代ꎬ由吉哈德分子萨拉菲化而来的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培养”

出一批新的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ꎮ 自 ２００２ 年开始ꎬ亚黑亚􀅰优素福担任新乌尔姆“多

元文化之家”(Ｍｕｌｔｉ－Ｋｕｌｔｕｒ－Ｈａｕｓꎬ１９９６－２００５.１２.２８)③的主任ꎮ 亚黑亚迅速将该中心

改造成德国青年思想激进化和吉哈德化的后勤基地ꎮ 表面上他并不致力于传播吉哈

德思想ꎬ而是进行萨拉菲式圣训教育ꎬ但其学生“吉哈德化”倾向却十分明显ꎮ④ 他对

车臣的“兴趣”ꎬ促使一批德国青年前往车臣参加“圣战”ꎬ其中至少三人死于车臣ꎮ 而

著名的德国圣战小组“绍尔兰团”(Ｓａｕｅｒｌａｎｄ－Ｇｒｕｐｐｅ)创始人弗里茨􀅰戈洛威兹(Ｆｒｉｔｚ

Ｇｅｌｏｗｉｃｚ)也是亚黑亚的学生ꎮ⑤可以说ꎬ正是亚黑亚以“多元文化之家”为媒介ꎬ吉哈德

主义在萨拉菲的阴影下成长起来ꎬ并影响了一批德国穆斯林青年ꎮ

除了亚黑亚ꎬ波恩－波易尔(Ｂｅｕｅｌ)穆赫西宁清真寺的阿布􀅰乌拜达⑥和侯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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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而事实上ꎬ汉堡集团成员可能并非在母国“被发展”成吉哈德分子ꎬ而是在留学德国这一特殊的情况下
吉哈德化的ꎮ 他们的情况与赛义德􀅰库特卜 １９５０ 年代初的思想激进化历程十分相似ꎮ 赛义德􀅰库特卜 １９５０ 年
代前往美国留学ꎬ对美国“现代”社会的“混乱、放纵”深恶痛绝ꎬ一回国就加入埃及穆兄会ꎬ几年后便成为伊斯兰
主义激进派ꎮ

„Ｂｅｈöｒｄｅｎ ｓｃｈｌｉｅßｅｎ 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Ｔｒｅｆｆｐｕｎｋｔ“ꎬ Ｄｉｅ Ｗｅｌｔꎬ ９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ｅｌｔ.ｄｅ / ｐｏｌｉｔｉｋ /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８８９９６２６ / Ｂｅｈｏｅｒｄｅｎ－ｓｃｈｌｉｅｓｓｅｎ－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Ｔｒｅｆｆｐｕｎｋｔ.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９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Ｂｅｃｋｓｔｅｉｎ ｓｃｈｌｉｅßｔ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ｅｎ－Ｔｒｅｆｆｐｕｎｋｔ ｉｎ Ｎｅｕ－Ｕｌｍ“ꎬ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ꎬ ２８ Ｄｅｚ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ａｚ.ｎｅｔ / ａｋｔｕｅｌｌ / ｐｏｌｉｔｉｋ / ｉｎｌａｎｄ / ｉｎｎｅｒｅ－ｓｉｃｈｅｒｈｅｉｔ－ｂｅｃｋｓｔｅｉｎ－ｓｃｈｌｉｅｓｓｔ－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ｅｎ－ｔｒｅｆｆｐｕｎｋｔ－ｉｎ－ｎｅｕ－ｕｌｍ－１２８００８７.
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阿德利􀅰阿塔尔因为自己有诉讼在身ꎬ故委托亚黑亚于 ２００２ 年起担任“多元文化之家”主任ꎮ 参见 Ｄｉｒｋ
Ｂａｅｈｒꎬ „Ｄｓｃｈｉｈａｄｉｓｔｓｃｈｅｒ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ꎬ Ｓ.２３４－２３５ꎮ

弗里茨􀅰弗里兹 ２００６ 年前往巴基斯坦参加圣战ꎬ２００７ 年回国后与其他两名德国穆斯林青年成立了一个
圣战小组ꎬ并计划使用汽车炸弹袭击驻德美军基地ꎬ但在绍尔兰被捕ꎮ 参见 Ｄｉｒｋ Ｂａｅｈｒꎬ „Ｄｓｃｈｉｈａｄｉｓｔｓｃｈｅｒ Ｓａｌａｆｉｓ￣
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ꎬ Ｓ.２３４－２３５ꎮ

阿布􀅰乌拜达(Ａｂｕ Ｕｂｅｉｄａｈ)ꎬ原名穆罕默德􀅰本􀅰古乌米(Ｍｏｈａｍｅｄ Ｂｅｎ Ｇｈｏｕｍｉ)ꎬ来自突尼斯ꎬ在穆赫
西宁清真寺(Ｍｕｈｓｉｎｉｎ－Ｍｏｓｃｈｅｅ)和网络上宣传吉哈德萨拉菲主义ꎮ 他与“绍尔兰团”的弗里茨􀅰戈洛威兹关系密
切ꎬ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曾前往巴基斯坦的圣战训练营ꎮ



卡西姆(Ｈｕｓｓｅｉｎ Ｋａｓｓｉｍ Ｍ.)①也是 ２０００ 年代重要的吉哈德萨拉菲主义宣教师ꎬ而穆赫

西宁清真寺也成为重要的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聚集地ꎮ 与此同时ꎬ与“汉堡集团”关
系亲密的扎卡里􀅰埃塞巴(Ｚａｋａｒｉｙａ Ｅｓｓａｂａｒ)领导一批汉堡的吉哈德分子建立了“阿布

􀅰扎卡里项目”(Ａｂｕ Ｚａｋａｒｉｙａ Ｐｒｏｊｅｋｔ)ꎮ②贝恩哈德􀅰福尔克(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Ｆａｌｋ)开始致力

于袭击“美国驻德国军事基地”ꎮ③

其次ꎬ除了萨拉菲吉哈德主义宣教师“教导出”的新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ꎬ德国萨

拉菲纯洁派中也出现了激进化趋势ꎮ 除了哈桑􀅰达巴格及其学生ꎬ德国萨拉菲纯洁派

还存在另外一个基地———波恩的法赫德国王学院(Ｋöｎｉｇ－Ｆａｈｄ－Ａｋａｄｅｍｉｅ)ꎮ④在波恩

巴特格德斯贝格区ꎬ学院促成了萨拉菲派的成长ꎬ其代表人物为阿卜杜拉克赫􀅰哈马

德(Ａｂｄｅｌ－Ａｋｈｅｒ Ｈａｍｍａｄ)ꎮ 哈马德于 ２０００ 年在波恩又建立了拉赫马清真寺(Ａｒ
Ｒａｈｍａ－Ｍｏｓｃｈｅｅ)ꎬ吸引了一批信众ꎬ其中包括贝卡伊􀅰哈拉吉(Ｂｅｋｋａｙ Ｈａｒｒａｃｈ)ꎮ 哈

拉吉是第一个对德国发出圣战威胁的极端主义者ꎬ而且不像贝恩哈德􀅰福尔克等人仅

仅致力于袭击“美国驻德国军事基地”或“美国在德国(军事或经济)的存在”ꎬ他的目

标是“德国社会本身”ꎮ⑤哈拉吉 ２００９ 年的对德圣战布道及其法赫德国王学院的出身ꎬ
导致联邦政府开始警惕德国国内萨拉菲主义的吉哈德倾向ꎮ 时任联邦内政部长的汉

斯－彼得􀅰弗里德里希(Ｈａｎｓ－Ｐｅｔｅｒ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就将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的施政目标部分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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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侯赛因􀅰卡西姆来自索马里ꎬ据称是索马里青年党的官员ꎬ来到德国招募德国圣战者ꎮ 据称他可能有十
几名追随者ꎬ并自称德国青年党北威州分支ꎮ ２００８ 年ꎬ有两名德国青年党成员奥马尔􀅰达赫里(Ｏｍａｒ Ｄａｈｉｒ)和阿
布迪拉扎克􀅰布赫(Ａｂｄｉｒａｚａｋ Ｂｕｈ)试图前往索马里加入青年党ꎬ但在飞机上被联邦政府逮捕ꎮ ２０１１ 年ꎬ布赫与
安德里亚斯􀅰米勒(Ａｎｄｒｅａｓ Ｍüｌｌｅｒ)从肯尼亚中转成功到达索马里ꎬ索马里青年党发言人公开宣布了他们的加
入ꎮ Ｄｉｒｋ Ｂａｅｈｒꎬ „Ｄｓｃｈｉｈａｄｉｓｔｓｃｈｅｒ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ꎬ Ｓ.２３６.

扎卡里在“９􀅰１１ 事件”之后前往阿富汗ꎬ并加入基地组织发言人阿布􀅰拉伊斯􀅰利比(Ａｂｕ Ｌａｉｔｈ ａｌ－Ｌｉ￣
ｂｉ)的团体ꎬ后死亡ꎮ “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ｉｎ 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Ｂｌｏｇｇｅｒ’ ｓ Ｃｕｔ”ꎬ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ｒｃｈｉｖｅꎬ ２８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ｂ.ａｒｃｈｉｖｅ.ｏｒｇ / ｗｅｂ / ２０１２０７２００６０８０２ / ꎻ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ａｋｉｎｇｓｅｎｓｅｏｆｊｉｈａｄ.ｃｏｍ / ２０１０ / １２ / ｍａｒｔｙｒｓ－ｉｎ－ａ－
ｔｉｍｅ－ｏｆ－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５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伯恩哈德􀅰福尔克ꎬ被誉为“囚犯拯救者”ꎬ１９６７ 年出生于德国ꎬ是一名德国教师的孩子ꎬ１９８６ 年进入亚
琛工业大学学习物理ꎮ １９９６ 年因参与制造炸弹袭击而在汉堡被捕ꎮ ２００８ 年获释后在多特蒙德生活ꎬ之后经常参
与萨拉菲派的活动ꎬ２０１４ 年声援斯文􀅰拉乌的活动中均到场ꎮ 他致力于帮助被监禁的穆斯林ꎬ２０１２ 年再次威胁
袭击拉姆施泰因的美国空军基地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联邦法院检察长的报告中称福尔克为参与恐怖活动的穆斯林提
供“囚犯援助”ꎮ “囚犯援助者”这一称号在萨拉菲圈子中也赫赫有名ꎬ他在脸书和推特上经常为“政府无理由逮
捕穆斯林”叫冤ꎮ Ｃｌａｕｄｉａ Ｄａｎｔｓｃｈｋｅꎬ „ ‘Ｌａｓｓｔ Ｅｕｃｈ ｎｉｃｈｔ ｒａｄｉｋａｌｉｓｉｅｒｅｎ!’ －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ꎬ Ｓ.１７５.

法赫德国王学院 １９９５ 年由沙特政府资助成立ꎬ是一个十二年制小、中一体学校ꎬ位于波恩的巴特格德斯
贝格区(Ｂａｄ Ｇｏｄｅｓｂｅｒｇ)ꎬ初始招生 ４００ 人ꎬ２０００ 年又在柏林建立了分校区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学年结束时ꎬ学校
被联邦政府关闭ꎮ

哈拉吉曾在法赫德国王学院学习ꎬ经常拜访拉赫马清真寺ꎬ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担任了清真
寺协会的副董事ꎮ ２００７ 年ꎬ其思想开始激进化ꎬ因害怕逮捕而流亡埃及ꎬ并成为埃及萨拉菲光明党的激进翼成
员ꎮ ２００９ 年开始ꎬ他在基地组织的网络媒体萨哈卜(Ａｓ Ｓａｈａｂ)发布了一系列针对德国的圣战布道并称是“因为
德国在阿富汗与穆斯林作战”ꎮ Ｄｉｒｋ Ｂａｅｈｒꎬ „Ｄｓｃｈｉｈａｄｉｓｔｓｃｈｅｒ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ꎬ Ｓ.２３６ꎻ Ｆｒａｎｋ Ｖａｌｌｅｎｄｅｒꎬ
„Ｍｕｓｌｉｍｅ ｎｅｈｍｅｎ Ｓｔｅｌｌｕｎｇ ｚｕ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Ｈａｒｒａｃｈ Ｅｌ－Ｋａｉｄａ－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ｗａｒ ２００６ ｉｍ Ｖｏｒｓｔａｎｄ ｅｉｎｅｒ Ｂｏｎｎｅｒ Ｍｏｓｃｈｅｅ“ꎬ Ｇｅｎｅｒ￣
ａｌ－Ａｎｚｅｉｇｅｒ (Ｂｏｎｎ)ꎬ １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ｚｅｉｇｅｒ－ｂｏｎｎ.ｄｅ / ｂｏｎｎ / Ｍｕｓｌｉｍｅ－ｎｅｈｍｅｎ－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ｚｕ－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Ｈａｒｒａｃｈ－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１９２６４.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８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萨拉菲主义与国内安全”问题上ꎮ①

最后ꎬ２０００ 年代ꎬ德国萨拉菲主义的主体———“政治派”②开始成型并且激进化ꎮ

在 ２０００ 年代ꎬ萨拉菲主流“政治派”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即是 ２００５ 年“真正宗教

网”(Ｄｉｅ Ｗａｈｒ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ꎬ简称“真教网”)的成立ꎮ 其创建者是巴勒斯坦裔德国商人易

卜拉欣􀅰阿布􀅰纳吉(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ｂｏｕ－Ｎａｇｉｅ)③ꎬ创建经费主要来自纳吉所属公司的一

次政府巨额退税ꎮ 转信者皮埃尔􀅰沃格的加盟是真教网成功的重要因素ꎬ其个人魅力

和宣教热情使“真教网”成为德国最出色的萨拉菲网站ꎬ网站成立 １８ 个月内即已获得

５００ 万次关注ꎮ④“真教网”的成功使得一大批知名宣教师聚集在一起ꎬ网站也由此成

为德国萨拉菲主义思想汇聚和碰撞的集散地ꎬ德国萨拉菲主义的主体“政治派”也得

以成型ꎮ⑤

但在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间ꎬ真教网的一些成员(包括创始人阿布􀅰纳吉)的思想开始

激进化ꎮ 阿布􀅰纳吉在多次视频布道中视沙特国王为“暴君”ꎬ将阿拉伯国家的统治

者称为西方的代言人和“走狗”ꎬ主张暴力推翻这些统治者ꎮ 据称ꎬ他的思想激进化是

受到更为激进的阿布􀅰杜贾纳和阿布􀅰阿卜杜拉的影响ꎮ⑥“真教网”的激进化ꎬ导致

皮埃尔􀅰沃格的不满和出走ꎮ 沃格转而同萨拉菲纯洁派合作ꎬ２００９ 年一起成立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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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öｒｎ Ｔｈｉｅｌｍａｎｎꎬ „ Ｓｃｈｗｅｉｇｅｎ? － 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ｉｓｌａｍｉｓｃｈｅｎ Ｖｅｒｂäｎｄｅ ｕｎｄ ｄｉｅ Ｓａｌａｆｉｓｔｅｎ “ꎬ ｉｎ Ｔｈｏｒｓｔｅｎ Ｇｅｒａｌｄ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ｓ (Ｈｒｓｇ.)ꎬ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Ｕｒｓｐｒüｎｇｅ ｕｎｄ Ｇｅｆａｈｒｅｎ ｅｉｎｅｒ ｉｓｌａｍｉｓｃｈ－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Ｂｅｗｅｇｕｎｇꎬ Ｓ.４２５.

对德国萨拉菲主义者进行派别划分时ꎬ最大的问题就是“纯洁派与政治派几乎没有差别”ꎬ这同样也是
欧洲萨拉菲主义派别划分的问题ꎮ 欧洲萨拉菲派与沙特萨拉菲派相比有一个重要的优势ꎬ就是没有太多的政治
约束ꎮ 在沙特ꎬ萨拉菲派不能对抗王室的权威ꎬ否则将会被划为“政治派”并遭受各种形式的压制ꎮ 在欧洲ꎬ民主
制度成为萨拉菲的保护伞ꎬ思想自由则赋予萨拉菲人批评政府的权利ꎮ 从沙特纯洁派和政治派的自我分割来看ꎬ
纯洁派的出现和自我定性也是一种政治需要ꎬ是为了避免沙特政府的压制而采取的规避措施ꎮ 但这种政治需要
在欧洲萨拉菲派中并不存在ꎬ因而纯洁派与政治派的差别很小ꎮ 只是因为欧洲萨拉菲主义的早期发展受到了沙
特资助ꎬ故而一些与沙特政府观点保持一致的萨拉菲人被称为纯洁派ꎮ 但是ꎬ沙特政府不可能对欧洲穆斯林相关
问题时刻关注ꎬ故而欧洲纯洁派在很多当地社会或政治问题上观点十分自由ꎮ 德国萨拉菲政治派也并不自称政
治派ꎬ他们与纯洁派一起自称“纯洁派”ꎮ 但德国学者和舆论总下意识地将经常发表“政治意见”的萨拉菲主义者
称为政治派ꎮ 若从他们的角度看ꎬ除去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ꎬ德国其他的萨拉菲人大多可以归为政治派ꎮ 从这一
点看ꎬ如果说沙特萨拉菲主义纯洁派与政治派的划分是源于萨拉菲主义者内部分裂的真实结果ꎬ那么德国以至欧
洲萨拉菲主义的派别划分ꎬ则更多的是“知识的惯性”和“舆论或话语权的需要”ꎮ 所以ꎬ笔者认为ꎬ德国萨拉菲主
义中的“政治派”ꎬ是“他称”ꎬ而非“自称”ꎮ

阿布􀅰纳吉 １９６４ 年生于加沙的难民营ꎬ１８ 岁来到德国学习电气工程(１９８２ 年)ꎬ１９９４ 年获得德国公民
身份ꎮ 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ꎬ并自称在生命的晚期找到了“真正的伊斯兰道路”ꎮ 纳吉自认为是皮埃尔􀅰沃格的
发现者ꎬ但两人在 ２００８ 年因对激进思想的不同态度而分道扬镳ꎬ２０１１ 年又因“阅读行动”重新合作ꎮ

Ｄｉｒｋ Ｂａｅｈｒꎬ „Ｄｓｃｈｉｈａｄｉｓｔｓｃｈｅｒ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ꎬ Ｓ.２３７.
“真教网”的宣教师队伍庞大ꎬ其中较著名的还包括:较为激进的阿布􀅰杜贾纳(Ａｂｕ Ｄｕｊａｎａꎬ原名易卜拉

欣􀅰伊玛拉尼[Ｓａｉｄ ｅｌ－Ｅｍｒａｎｉ])、阿布􀅰阿卜杜拉(Ａｂｕ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ꎬ原名易卜拉欣􀅰贝卡伊德[Ｉｂｒａｈｉｍ Ｂｅｌｋａｉｄ])和
转信者斯文􀅰拉乌ꎮ„Ｓａｌａｆｉｓｔｅｎ ｉｎ 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 Ｂｅｓｃｈｒäｎｋｔｅ Ｗｅｌｔｓｉｃｈｔꎬ ｇｅ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ｎｅｓ Ｗｅｌｔｂｉｌｄ“ꎬ 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ｅｒ Ｋｕｒｉｅｒꎬ ２１
Ｍäｒｚ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ｅｒ－ｋｕｒｉｅｒ. ｄｅ / ｌｏｋａｌｅｓ / 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 / ｎａｃｈｒｉｃｈｔｅｎ－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 / ｓａｌａｆｉｓｔｅｎ － ｉｎ －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
ｂｅｓｃｈｒａｅｎｋｔｅ－ｗｅｌｔｓｉｃｈｔ－ｇｅ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ｎｅｓ－ｗｅｌｔｂｉｌｄ＿１５１２０８５１.ｈｔｍ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８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Ｓｉｎａ Ｗｉｅｄｌ ｕｎｄ Ｃａｒｍｅｎ Ｂｅｃｋｅｒꎬ „Ｐｏｐｕｌäｒｅ Ｐｒｅｄｉｇｅｒ ｉｍ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ｕｓＨａｓｓａｎ Ｄａｂｂａｇｈꎬ Ｐｉｅｒｒｅ Ｖｏｇｅｌꎬ
Ｓｖｅｎ Ｌａｕ ｕｎｄ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ｂｏｕ Ｎａｇｉｅ“ꎬ Ｓ.２０１ꎬ ２０７.



向至福”(Ｅｉｎｌａｄｕｎｇ Ｚｕｍ Ｐａｒａｄｉｅｓ)宣教团体ꎬ后转信者斯文􀅰拉乌(Ｓｖｅｎ Ｌａｕ)也加入

进来ꎮ 尽管沃格等人一直宣称自己代表“温和的萨拉菲”ꎬ但事实上都不同程度地激

进化了ꎮ 斯文􀅰拉乌 ２０１２ 年多次前往埃及ꎬ其中至少三次抵达叙利亚ꎬ２０１３ 年 ７ 月ꎬ

他被埃及政府怀疑“支持恐怖主义”而拒绝入境ꎬ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４ 日ꎬ更是被德国门兴

格拉德巴赫检察官以“支持恐怖主义”的名义逮捕ꎮ 该事件还酿成了“拉乌诉讼风

波”ꎮ①而皮埃尔􀅰沃格则在本􀅰拉登死后公开祭奠了他ꎬ引发了与契夫特失的矛盾ꎬ

从而导致 ２０１１ 年“通向至福”团体的最终解散ꎮ②尽管如此ꎬ沃格和拉乌还是极力保持

自己的“温和萨拉菲人”的形象ꎮ③

２０１０ 年后ꎬ“真教网”其他成员则在激进化之路上走得更远ꎮ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内战

爆发后ꎬ阿布􀅰纳吉的思想迅速转向吉哈德主义ꎬ并开始行动ꎮ ２０１４ 年时他还被认为

是萨拉菲“政治派”的核心人物之一ꎬ④但到 ２０１６ 年末他已经成为行动的圣战派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德国政府取缔“真教网”时称ꎬ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已有 １４０ 名真教网成

员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为“伊斯兰国”组织而战ꎬ包括阿布􀅰纳吉本人ꎮ⑤真教网还涉

嫌在藉由欧洲难民危机来到德国的难民中宣传其思想并招募圣战者ꎮ⑥

“真教网”的激进化和吉哈德化ꎬ是 ２０１０ 年代德国萨拉菲主义政治派由激进化进

而吉哈德化的一个缩影ꎮ 除此之外ꎬ“达瓦 ＦＦＷ”组织(ＤａｗａＦＦＷ)的阿卜杜拉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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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Ｔｈｏｒｓｔｅｎ Ｇｅｒａｌｄ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ｓ (Ｈｒｓｇ.)ꎬ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Ｕｒｓｐｒüｎｇｅ ｕｎｄ Ｇｅｆａｈｒｅｎ ｅｉｎｅｒ ｉｓｌａｍｉｓｃｈ－ｆｕｎ￣
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Ｂｅｗｅｇｕｎｇꎬ Ｓ.２００.

Ｉｂｉｄ.ꎬ Ｓ.１８２ꎬ １９２ꎬ １９４ꎬ １９７.
自 ２０１０ 年开始ꎬ沃格与埃及萨拉菲派阿布􀅰伊萨克􀅰胡瓦尼(Ａｂｕ Ｉｓｈａｑ Ａｌ Ｈｅｗｅｎｙ)谢赫取得了联系ꎬ

并慢慢转向埃及模式的萨拉菲ꎮ ２０１１ 年初沃格在胡瓦尼谢赫的帮助下前往埃及ꎬ秋天又举家迁往埃及ꎬ从而事
实上离开了德国萨拉菲宣教圈ꎮ 在埃及期间ꎬ沃格的宣教更加国际化ꎬ他不再宣扬“让伊斯兰成为德国最有力的
宗教”ꎬ而要“将伊斯兰带进世界每个家庭”ꎮ ２０１３ 年埃及“７􀅰３ 事件”后ꎬ外国人在埃及的境遇恶化ꎬ沃格被迫回
国ꎬ之后在国内一直秉持温和非暴力的理念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真教网”被德国政府取缔后ꎬ沃格并未受到德国政府
的压制或逮捕ꎬ他甚至重新筹建了自己的网站“皮埃尔􀅰沃格网”ꎬ并继续温和的宣教活动ꎮ Ｔｈｏｒｓｔｅｎ Ｇｅｒａｌｄ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ｓ (Ｈｒｓｇ.)ꎬ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Ｕｒｓｐｒüｎｇｅ ｕｎｄ Ｇｅｆａｈｒｅｎ ｅｉｎｅｒ ｉｓｌａｍｉｓｃｈ－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Ｂｅｗｅｇｕｎｇꎬ
Ｓ.１８２ꎬ １９２ꎬ １９４ꎬ １９７. ２０１４ 年拉乌诉讼风波最终以门兴格拉德巴赫检察官撤诉而终结ꎬ在此之后拉乌的激进化
倾向似乎被扭转ꎮ 但他惹风波的个性仍未改变ꎮ 自 ２０１５ 年开始ꎬ拉乌和皮埃尔􀅰沃格在伍珀塔尔和杜塞尔多夫
号召追随穿着有“沙里亚法警察”(Ｓｃｈａｒｉａ－Ｐｏｌｉｚｅｉ)印记的背心ꎬ以“纠正”穆斯林社区的风气为己任ꎬ这是典型的
伊本􀅰泰米叶式做法ꎮ 此举遭到伍珀塔尔检察院的诉讼(２０１５ 年 ８ 月末)ꎬ从而又引发“沙里亚法警察风波”ꎬ至
今仍未平息ꎮ „ＳＢＧＨ ｈｅｂｔ Ｆｒｅｉｓｐｒüｃｈｅ ｉｍ “Ｓｃｈａｒｉａ－Ｐｏｌｉｚｅｉ” －Ｐｒｏｚｅｓｓ ａｕｆ“ꎬ Ｓｐｉｅｇｅｌ Ｏｎｌｉｎｅꎬ １１ Ｊａｎｕａｒ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ｐｉｅｇｅｌ.ｄｅ / ｐｏｌｉｔｉｋ /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 ｂｕｎｄｅｓ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ｈｏｆ－ｈｅｂｔ－ｆｒｅｉｓｐｒｕｅｃｈｅ－ｉｍ－ｓｃｈａｒｉａ－ｐｏｌｉｚｅｉ－ｐｒｏｚｅｓｓ－ａｕｆ－ａ－１１８７３５５.
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８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Ｔｈｏｒｓｔｅｎ Ｇｅｒａｌｄ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ｓ (Ｈｒｓｇ.)ꎬ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Ｕｒｓｐｒüｎｇｅ ｕｎｄ Ｇｅｆａｈｒｅｎ ｅｉｎｅｒ ｉｓｌａｍｉｓｃｈ－ｆ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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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ｎｄ: Ｅｎｔｓｔｅｈｕｎｇꎬ Ｒａｄｉｋ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Ｐｒä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ｎｇ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４ꎬ Ｓ.１９６－１９７.

Ｍｅｌｉｓｓａ Ｅｄｄｙꎬ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Ｂａｎｓ ‘Ｔｒｕ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Ｒａｉｄｓ Ｍｏｓｑｕｅ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１５ Ｎｏ￣
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１６ / ｗｏｒｌｄ / ｅｕｒｏｐｅ / ｇｅｒｍａｎｙ－ｂａｎｓ－ｔｒｕ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ｇｒｏｕｐ－ａｎｄ－
ｒａｉｄｓ－ｍｏｓｑｕｅｓ.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８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Ａｌｉｓｏｎ Ｓｍａｌｅꎬ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Ｃｒａｃｋｓ Ｄｏｗｎ ｏｎ Ｓａｌａｆｉｓｔｓ ｔｏ Ｓｈｉｅｌｄ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１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 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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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阿尼(Ａｂｄｅｌｌａｔｉｆ Ｒｏｕａｌｉ)①和“米拉图􀅰易卜拉欣”组织(Ｍｉｌｌａｔｕ Ｉｂｒａｈｉｍ)②的丹尼

斯􀅰库斯珀(Ｄｅｎｉｓ Ｃｕｓｐｅｒｔ)③ꎬ都经历了从激进化到吉哈德化的转向ꎮ

自 ２０１０ 年左右开始ꎬ德国政府对萨拉菲主义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ꎬ具体的时间节

点和关键事件无法确定ꎮ ２００９ 年贝卡伊􀅰哈拉吉发布的对德圣战、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在多

个德国城市街头分发德文版«古兰经»的“阅读行动”、２０１２ 年 ３ 月的索林根冲突ꎬ都

有可能是关键引子ꎮ 在这一时间段ꎬ联邦政府关闭了汉堡圣城清真寺(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和法赫德国王学院(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取缔了“达瓦 ＦＦＷ”组织(２０１３ 年)、“米拉图􀅰易

卜拉欣”组织(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和“真教网”(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ꎮ

但很难说德国政府态度的转变对萨拉菲主义的发展和激进化产生了多大的影响ꎮ

２０１１ 年全德有约 ３８００ 名萨拉菲派活跃分子ꎬ④２０１４ 年增加到 ６０００ 人⑤ꎬ２０１７ 年底则

达到 １.０３ 万人⑥ꎮ ２０１４ 年萨拉菲活跃分子中吉哈德萨拉菲派约为 ８５０ 人ꎬ占比超过

十分之一ꎮ⑦而从“真教网”等组织的大规模吉哈德化来推测ꎬ２０１４ 年后吉哈德萨拉菲

６０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达瓦 ＦＦＷ”由罗阿尼 ２００８年创立于法兰克福ꎬ有 ２０ 名左右的活动者ꎬ罗阿尼被奉为“谢赫”ꎮ 罗阿尼和罗曼
􀅰仁达敬(Ｒｏｍａｎ Ｒｅｉｎｄｅｒｓꎬ即阿布􀅰比拉勒[Ａｂｕ Ｂｉｌａｌ])经常在网上对阿布􀅰杜贾纳和阿布􀅰阿卜杜拉进行思想说教ꎮ
２０１３年ꎬ联邦内政部以其不遵守联邦法律为由宣布取缔该组织ꎮ 该组织成员还包括波恩的阿奇祖丁􀅰阿布􀅰苏福安
(Ｉｚｚｕｄｄｉｎ Ａｂｕ Ｓｕｆｊａａｎꎬ原名阿祖丁􀅰库波维奇[Ｉｚｕｄｉｎ Ｊａｋｕｐｏｖｉｃ])、埃施韦勒的阿卜杜勒赫􀅰阿布􀅰罗曼萨􀅰布拉图安
(Ａｂｄｅｌｉｌａｈ Ａｂｕ Ｒｏｕｍａｉｓａ Ｂｅｌａｔｏｕａｎ)ꎮ 它无疑是一个吉哈德萨拉菲派组织ꎬ而且与德国萨拉菲达瓦派网络存在直接联系ꎬ
２０１４年声援为斯文􀅰拉乌的柏林团结大会和曼海姆团结大会上ꎬ都有“达瓦 ＦＦＷ”的参与ꎮ 当时首领罗阿尼因联邦指控
而无法到场ꎬ是年轻的苏福安和布拉图安代表他到场ꎮ Ｔｈｏｒｓｔｅｎ Ｇｅｒａｌｄ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ｓ (Ｈｒｓｇ.)ꎬ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Ｕｒｓｐｒüｎｇｅ ｕｎｄ Ｇｅｆａｈｒｅｎ ｅｉｎｅｒ ｉｓｌａｍｉｓｃｈ－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Ｂｅｗｅｇｕｎｇꎬ Ｓ.２３９ꎬ Ｓ.１７３.

米拉图􀅰易卜拉欣ꎬ意为“易卜拉欣的宗教”ꎬ使用“易卜拉欣”一词ꎬ有反映“真正的伊斯兰”的意思ꎬ因
为在伊斯兰历史中先知易卜拉欣是比封印先知穆罕默德还早的先知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ꎬ因为参与了索林根冲突事
件ꎬ米拉图􀅰易卜拉欣组织被联邦内政部视为“吉哈德组织”并被取缔ꎮ 该组织一部分成员随后新成立了“德国
讨黑德”(Ｔａｕｈｉｄ－Ｇｅｒｍａｎｙ)ꎬ另一部分则走上了圣战之路(如丹尼斯􀅰库斯珀)ꎮ

丹尼斯􀅰库斯珀 １９７５ 年出生于西柏林ꎬ２０１０ 年终止其作为说唱歌手的生涯并改信伊斯兰ꎬ自称“阿
布􀅰马立克”(Ａｂｏｕ Ｍａｌｅｅｑ)ꎮ ２０１１ 年ꎬ他与奥地利人阿布􀅰穆罕迈德􀅰马哈茂德(Ａｂｕ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Ｍａｈｍｏｕｄ)在
索林根清真寺创立米拉图􀅰易卜拉欣组织ꎮ 阿布􀅰穆罕迈德曾在奥地利因传播圣战思想而入狱四年ꎮ 米拉图组
织的成员分散在全德国ꎬ但在索林根和柏林最多ꎮ ２０１２ 年ꎬ米拉图领导了在索林根穆斯林与北威州公民运动
(Ｂüｒｇｅｒｂｅｗｅｇｕｎｇ ｐｒｏ Ｎｏｒｄｒｈｅｉｎ－Ｗｅｓｔｆａｌｅｎꎬ简称 ｐｒｏ ＮＲＷ)的冲突ꎮ 阿布􀅰纳吉的“真教网”成员也参与其中ꎮ 冲
突过程中的穆斯林袭警事件ꎬ引发了德国社会的广泛争议ꎮ 尽管米拉图组织自称是温和的、不威胁社会ꎬ只为保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ꎬ但联邦政府仍认为它是激进的ꎬ并于 ２０１２ 年取缔了它ꎮ 该年丹尼斯便借道埃及前往叙利亚ꎬ
并改名阿布􀅰哈尔塔􀅰阿拉玛尼ꎮ ２０１４ 年他宣布效忠“伊斯兰国”ꎬ２０１５ 年 ２ 月被美国国防部列入恐怖主义者名
单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亲“伊斯兰国”的瓦法传媒(Ｗａｆａ’)宣布他死于叙利亚东部的哈拉尼及(Ｇｈａｒａｎｉｊ)ꎮ 丹尼斯引
用“贾希利耶街道”来形容当下腐朽的德国社会生活ꎬ在年轻人中很有影响力ꎮ Ｄｉｒｋ Ｂａｅｈｒꎬ „ Ｄｓｃｈｉｈａｄｉｓｔｓｃｈｅｒ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ꎬ Ｓ.２４０－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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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的比例有增无减ꎮ 据世界经济与和平中心(ＩＥＰ)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发布的«全球恐

怖主义指数:２０１５»显示ꎬ２０１４ 年年中德国前往中东参加“圣战”的人数有 ６００ 人ꎬ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这一数字上升到 ７００ 人ꎮ①而据德国宪保办估计ꎬ截至 ２０１４ 年夏天ꎬ德国吉哈

德萨拉菲人数约为 ８５０ 人ꎬ其中约有 ５００ 人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或圣战附属活动ꎬ萨

拉菲圣战者占德国在中东“圣战者”总数的 ６３％ꎮ②

由此可见ꎬ德国萨拉菲主义确实催生了一些“圣战者”ꎬ而根据多个案例的分析结

果来看ꎬ这种吉哈德化现象主要开始于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ꎮ 此外ꎬ需要注意的是ꎬ“德国萨

拉菲圣战者”在“发动对德国圣战”③问题上仍心存顾虑ꎬ这也是德国萨拉菲圣战者与

法国萨拉菲圣战者最大的区别ꎮ

当然ꎬ并非德国所有的萨拉菲主义者都已经激进化或吉哈德化ꎬ纯洁派和“政治派”

中仍有一大批人坚守“非暴力”思想ꎬ哈桑􀅰达巴格和皮埃尔􀅰沃格是其中重要的代表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９ 日和 ２３ 日ꎬ为在“拉乌诉讼风波”中给予斯文􀅰拉乌以声援ꎬ德国萨拉菲

人先后在柏林和曼海姆举办了两次团结大会ꎬ萨拉菲达瓦派的重要宣教师们悉数到场ꎬ

展示了德国萨拉菲纯洁派和政治派的整体面貌和关系网络ꎮ④大会中的萨拉菲宣教师ꎬ

有一半以上发表过或经常发布激进言论ꎬ但皮埃尔􀅰沃格仍提倡“非暴力”ꎬ另有一些

(如哈桑􀅰达巴格和转信者马塞尔􀅰克拉斯)仍在坚守“不涉政治的萨拉菲”“德国萨拉

菲应仅致力于保卫德国萨拉菲社区和穆斯林权益”的保守主义观念ꎮ

７０１　 欧洲萨拉菲主义激进化的原因探析

①

②

③

④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５”ꎬ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 ＩＥＰ)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 ＩＥＰ ＲＥ￣
ＰＯＲＴ ３６ꎬ ｐｐ.４６－ ４７ꎬ ｈｔｔｐ: /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ｐｅａｃｅ. 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５ / １１ /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５.
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因为经济与和平中心统计欧洲前往中东圣战者人数时ꎬ不包含已死亡、被逮捕或已回国的人ꎮ 而德国宪
保办的数据则包含进去ꎬ宪保办统计的 ５００ 人中ꎬ包括 １００ 名已返回德国的(其中真正参加了战斗的低于 ２０ 人)
和约 ２０－２４ 人在叙死亡的ꎮ Ｃｌａｕｄｉａ Ｄａｎｔｓｃｈｋｅꎬ „ ‘Ｌａｓｓｔ Ｅｕｃｈ ｎｉｃｈｔ ｒａｄｉｋａｌｉｓｉｅｒｅｎ!’ －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ꎬ
Ｓ.１８０. 为统计方便和直观ꎬ笔者根据经济与和平中心的统计原则来计数ꎬ截至 ２０１４ 年夏ꎬ前往中东参加圣战的吉
哈德萨拉菲人数为 ３８０ 人左右(不包括已回国和死亡的)ꎬ占总圣战人数(６００ 人)的约 ６３％ꎮ

在德国萨拉菲主义催生的圣战者中ꎬ已知的“对欧圣战派”只有受波恩法赫德国王学院和拉赫马清真寺
伊玛目阿卜杜拉克赫􀅰哈马德影响的贝卡伊􀅰哈拉吉ꎮ 转信者们ꎬ如皮埃尔􀅰沃格、斯文􀅰拉乌、丹尼斯􀅰库斯
珀、马塞尔􀅰克拉斯等ꎬ都对发动“对德圣战”心怀疑虑ꎮ 如丹尼斯􀅰库斯珀尽管视德国当下社会是“贾希利耶
的”ꎬ也曾去中东参加圣战ꎬ但并未发表过任何对德圣战的言论ꎮ 还有被视为“囚犯援助者”的伯恩哈德􀅰福尔
克ꎬ尽管不断试图在德国制造恐怖袭击ꎬ但其目标是“美国驻德国军事基地”ꎮ 总的来说ꎬ在德国萨拉菲圣战者中
“对欧圣战主义”信奉者的比例是极低的ꎮ

到场的包括:沙特派系(哈桑􀅰达巴格、契夫特失)、“真教网”(阿布􀅰纳吉、阿布􀅰杜贾纳、阿布􀅰阿卜杜
拉)、皮埃尔􀅰沃格及其合伙人(托马斯􀅰易卜拉欣 Ｔｈｏｍａｓ ｉｂｒａｈｉｍ、波恩的皈依者马塞尔􀅰克拉斯 Ｍａｒｃｅｌ Ｋｒａｓｓ 和伍
珀塔尔的杜塞尔多夫􀅰阿布􀅰萨金纳 Ｄｕｓｓｅｌｄｏｒｆ Ａｂｕ Ｓａｋｉｎａｈ)、“达瓦 ＦＦＭ”组织年轻成员(阿奇祖丁􀅰阿布􀅰苏福
安和阿卜杜勒赫􀅰阿布􀅰罗曼萨􀅰布拉图安)ꎻ“德国讨黑德”组织成员、黑默的阿布􀅰易卜拉欣 Ａｂｕ Ｉｂｒａｈｉｍ)ꎮ 另
外还有柏林的阿卜杜勒􀅰阿达西姆􀅰卡蒙斯(Ａｂｄｕｌ Ａｄｈｉｍ Ｋａｍｏｕｓｓ)和费里德􀅰海德(Ｆｅｒｉｄ Ｈｅｉｄｅｒ)、伍珀塔尔的阿
布􀅰基里尔(Ａｂｕ Ｊｉｂｒｉｌꎬ原名莫哈迈德􀅰金塔西[Ｍｏｈａｍａｄ Ｇｉｎｔａｓｉ])ꎻ多特蒙德的阿卜杜拉黑叶􀅰法迪勒(Ａｂｄｅｌｈａｙ
Ｆａｄｉｌ)、被誉为“囚犯拯救者”的贝恩哈德􀅰福尔克(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Ｆａｌｋ)ꎮ Ｃｌａｕｄｉａ Ｄａｎｔｓｃｈｋｅꎬ„ ‘Ｌａｓｓｔ Ｅｕｃｈ ｎｉｃｈｔ ｒａｄｉｋａｌｉ￣
ｓｉｅｒｅｎ!’ －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ꎬｉｎ Ｔｈｏｒｓｔｅｎ Ｇｅｒａｌｄ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ｓ (Ｈｒｓｇ.)ꎬ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Ｕｒｓｐｒüｎｇｅ ｕｎｄ
Ｇｅｆａｈｒｅｎ ｅｉｎｅｒ ｉｓｌａｍｉｓｃｈ－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Ｂｅｗｅｇｕｎｇꎬ Ｓ.１７５.



此外ꎬ在 ２０１３ 年前后ꎬ由吉哈德分子萨拉菲化而来的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ꎬ和因萨

拉菲主义激进化而产生的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ꎬ出现了“合流”的倾向ꎮ 奥地利吉哈德

分子阿布􀅰穆罕迈德􀅰马哈茂德为丹尼斯􀅰库珀斯所接纳ꎬ两人合作成立“米拉图􀅰易

卜拉欣”组织ꎻ伯恩哈德􀅰福尔克为德国主流萨拉菲政治派所接纳ꎬ受邀参加 ２０１４ 年声

援斯文􀅰拉乌的柏林和曼海姆大会ꎬ并上台发言ꎬ皆是“合流”迹象的典型事例ꎮ

总体来看ꎬ德国萨拉菲达瓦派经历了三个时期:１９９０ 年代－２００４ 年左右的潜伏发

展期、２００４ 年以来的思想激进化以及 ２０１３ 年后的大规模吉哈德化①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

激进思想逐渐战胜温和观念ꎬ圣战主义压制了保守派主张ꎬ而“保护叙利亚的兄弟姐

妹”的呼唤则取代了“保卫德国穆斯林社群”的声音ꎮ

三　 从“鼓励”到“压制”:法国萨拉菲政策与萨拉菲主义的激进化

如果说萨拉菲在德国的发展和激进化是德国政府 ２０１０ 年以前“无为而治”的产

物ꎬ那么法国萨拉菲的历史演变则受到法国政府政策的强烈干预ꎮ 法国萨拉菲出现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早期受到阿尔及利亚萨拉菲主义的强烈影响ꎮ②

阿尔及利亚的萨拉菲主义起始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代表人物是阿卜杜勒－哈米

德􀅰本􀅰巴迪斯(Ａｂｄｅｌｈａｍｉｄ Ｂｅｎ Ｂａｄｉｓꎬ１８８９－１９４０ 年)ꎮ 巴迪斯的思想深受阿富汗

尼和阿卜杜的影响ꎬ认为要抵制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文化殖民主义ꎬ必须“回归纯洁

的祖辈”(即“萨拉菲”)ꎮ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ꎬ巴迪斯及其门徒塔伊布􀅰奥克比

(Ｔａｙｅｂ ａｌ－Ｏｑｂｉ)等人于 １９３６ 年成立了阿尔及利亚“乌里玛协会”(Ｊａｍｍａｔ ａｌ－ｕｌａｍａ)ꎮ

乌里玛协会的萨拉菲思想融入阿尔及利亚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大潮ꎬ为阿尔及利亚解放

阵线(ｄｕ Ｆｒｏｎｔ ｉｓｌａｍｉｑｕｅ ｄｕ ｓａｌｕｔꎬ ＦＩＳ)的萨拉菲一支所继承ꎮ 很多阿解放阵线的成员

是巴迪斯的信徒ꎬ并且是乌里玛协会的核心成员ꎬ如思想家谢赫苏勒塔尼( ｃｈｅｉｋｈｓ

Ｓｏｌｔａｎｉ)和谢赫沙赫农(ｃｈｅｉｋｈｓ Ｓａｈｎｏｕｎ)ꎮ 另外一些重要成员也是萨拉菲主义者ꎬ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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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上一节中将“激进化”区分为思想上的激进化和行动上的激进化(吉哈德化)ꎮ 在伊拉克战争之后ꎬ德国
萨拉菲主义者中也催生了一些圣战分子ꎬ但当时的吉哈德化例子较少ꎬ显然也不能称为一种现象ꎮ 但在 ２０１１ 年
阿拉伯之春后ꎬ尤其是“伊斯兰国”在伊叙攻城略地并不断在网络上进行“圣战宣传”后ꎬ德国吉哈德萨拉菲主义
者开始大规模吉哈德化ꎮ 德国“真教网”就是典型的例子ꎮ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ꎬ其核心成员明显在思想上激进化了ꎬ
２０１３ 年前后则开始吉哈德化ꎮ 思想激进化是吉哈德化的前提ꎬ而“伊斯兰国”的“圣战号召”和旅游便利则是促成
“真教网”吉哈德化的主要推动力和催化剂ꎮ

在法国的穆斯林人口中ꎬ比例最高的就是阿尔及利亚裔ꎮ 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显示ꎬ在法国 ４００－６００ 万穆斯林人
口中(法国政府人口普查时不对“宗教信仰”条目进行登记ꎬ故穆斯林总人口只能估算)ꎬ阿尔及利亚裔约为 ４６.８ 万ꎬ
排在它之后的是摩洛哥裔(４４ 万)、土耳其裔(２２.２ 万)和突尼斯裔(１４.４ 万)ꎮ Ｓｅｅ Ａｎｇｅｌ Ｒａｂａｓａ ａｎｄ Ｃｈｅｒｙｌ Ｂｅｎａｒｄꎬ
Ｅｕｒｏｊｉｈａ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５ꎬ ｐ.９.



括阿解放阵线副主席阿卜杜勒－巴基􀅰萨赫罗伊(Ａｂｄｅｌｂａｋｉ Ｓａｈｒａｏｕｉ)、创始人阿里􀅰

本哈迪(Ａｌｉ Ｂｅｎｈａｄｊ)的老师阿卜杜勒－哈迪􀅰杜迪(Ａｂｄｅｌ－Ｈａｄｉ Ｄｏｕｄｉ)ꎮ①

除了继承自乌里玛协会的萨拉菲思想ꎬ阿尔及利亚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也开始引入

沙特萨拉菲主义ꎮ ８０ 年代初ꎬ阿尔及利亚政府与沙特政府签署了交换生协议ꎬ推动阿

尔及利亚伊斯兰教法学的升温ꎮ 一方面ꎬ从沙特大学留学归国的学生成为阿尔及利亚

伊斯兰主义浪潮的急先锋ꎻ另一方面ꎬ阿尔及利亚一批大学开始建立伊斯兰学部并引

入外籍教师ꎮ②这些使得阿尔及利亚的萨拉菲主义者开始越来越青睐沙特的萨拉菲学

说ꎬ纳斯尔丁􀅰阿尔巴尼、萨利赫􀅰法乌赞(Ｓａｌｉｈ ａｌ－Ｆａｗｚａｎ)和拉比􀅰马德哈利(Ｒａｂｉ

Ｉｂｎ Ｈａｄｉ ａｌ－Ｍａｄｋｈａｌｉ)等人的宣教视频和录像带在阿尔及利亚广泛传播ꎮ③除了巴迪

斯主义者和沙特大学的毕业生ꎬ阿尔及利亚的萨拉菲主义还受到参加阿富汗圣战的归

国老兵的影响ꎬ正是他们带回了吉哈德主义ꎮ

１９９１ 年阿尔及利亚内战爆发前后ꎬ一批阿解放阵线的思想家流亡法国ꎬ成为法国

萨拉菲主义早期萌芽的催化剂ꎮ 其中较为著名的宣教师包括:阿卜杜勒－巴基􀅰萨赫

罗伊④、阿卜杜勒－哈迪􀅰杜迪⑤和毕业于宰敦大学的巴黎地区伊玛目巴希尔谢赫

(ｃｈｅｉｋｈ Ｂａｃｈｉｒ)ꎮ

受阿尔及利亚萨拉菲主义者的影响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法国萨拉菲既保持着一种宗

教虔诚(“回归纯洁先辈时期的伊斯兰”)ꎬ又涉足于政治ꎬ且怀有革命愿景ꎮ⑥但总体

而言ꎬ９０ 年代法国萨拉菲主义的影响力是微弱的ꎬ既无法影响法国穆斯林群体ꎬ也无

法渗透到法国阿尔及利亚裔社区ꎮ

９０１　 欧洲萨拉菲主义激进化的原因探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ａｍｉｒ Ａｍｇｈａｒꎬ “Ｌｅ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ｅ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ｌａｍｉｑｕｅ à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ｒｉｃｅ”ꎬ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ꎬ Ｎｏ.４０ꎬ ｊｕｉｌｌｅｔ－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２００８ꎬ ｐ.９７.

１９８２ 年ꎬ阿尔及尔的卡尔比拉大学成立了伊斯兰学部ꎮ １９８４ 年ꎬ君士坦丁的阿卜杜勒􀅰卡迪尔大学也
成立了伊斯兰学部ꎮ 两个学部的教师大多引进在沙特的萨拉菲学者或穆兄会流亡者ꎮ １９８４－１９８５ 年ꎬ君士坦丁
阿卜杜勒􀅰卡迪尔大学校长即为著名的埃及－卡塔尔学者优素福􀅰卡拉达维ꎮ １９８６ 年接替他的则是阿布􀅰伯克
尔􀅰贾巴里􀅰加扎利ꎮ 加扎利则是乌里玛协会重要理论家塔伊布􀅰奥克比的学生ꎬ曾在麦地那先知寺任职ꎬ在国
际穆斯林群体中享有盛誉(包括在法国)ꎮ 卡拉达维还于 １９９０ 年回到阿尔及利亚担任阿尔及利亚伊斯兰大学和
高等研究机构联合会主席ꎬ成为阿尔及利亚伊斯兰学界名誉上的领袖ꎮ Ａｈｍｅｄ Ｒｏｕａｄｊｉａꎬ Ｌｅｓ ｆｒèｒｅｓ ｅｔ ｌａ ｍｏｓｑｕéｅꎬ
Ｐａｒｉｓ: Ｋａｒｔｈａｌａꎬ １９９０ꎬ ｐｐ.９６－９９.

Ｓａｍｉｒ Ａｍｇｈａｒꎬ “Ｌｅ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ｅ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ｌａｍｉｑｕｅ à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ｒｉｃｅ”ꎬ ｐ.１０４.
萨赫罗伊在阿内战爆发后流亡法国ꎬ成为巴黎第 １８ 区米尔哈街(Ｍｙｒｒｈａ)的塔里克􀅰伊本􀅰齐亚德清真

寺(ｍｏｓｑｕéｅ Ｔａｒｉｑ Ｉｂｎ Ｚｉｙａｄ)的伊玛目ꎮ １９９５ 年ꎬ他被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武装组织(ＧＩＡ)刺杀身亡ꎮ
杜迪 １９８０ 年代毕业于爱资哈尔大学ꎬ９０ 年代初加入阿解放阵线ꎬ他不仅是阿里􀅰本哈迪的老师ꎬ还是

阿尔及利亚第一支伊斯兰游击队创始人穆斯塔法􀅰布里亚(Ｍｏｓｔａｐｈａ Ｂｏｕｙａｌｉ)的连襟ꎮ 杜迪于 １９８７ 年前往法国ꎬ
主要在马赛和巴黎郊区的南泰尔(Ｎａｎｔｅｒｒｅ)传播萨拉菲思想ꎬ是马赛的逊奈􀅰科比拉清真寺(ｍｏｓｑｕéｅ ａｌ－Ｓｕｎｎａ ａｌ
－Ｋｅｂｉｒａ)的伊玛目ꎮ

Ｓａｍｉｒ Ａｍｇｈａｒꎬ “Ｌｅ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ｅ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ｌａｍｉｑｕｅ à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ｒｉｃｅ”ꎬ ｐ.１００.



但是ꎬ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内战和伊斯兰武装组织(ＧＩＡ)①在法恐怖袭击的过

高估计ꎬ使得法国对国内伊斯兰主义的政策进行了调整ꎮ 为了对抗阿尔及利亚伊斯兰

主义者的影响及其“政治化倾向”ꎬ法国政府开始引入非暴力的萨拉菲纯洁派ꎮ ８０ 年

代末到 ９０ 年代ꎬ法国引进海湾国家力量(尤其是沙特)来培训法国本土和阿尔及利亚

流亡至此的清真寺伊玛目和宣教师ꎮ②当时ꎬ法国穆斯林致力于提升自己的宗教知识ꎬ

并有志于前往圣城的“希吉拉”ꎻ沙特政府希望扩大自己的全球宗教影响力ꎻ法国内政

部则希望沙特萨拉菲纯洁派可以促使国内穆斯林“去政治化”ꎬ三方一拍即合ꎮ③ 在法

国亲沙特萨拉菲政策的影响下ꎬ一批法国沙特派萨拉菲主义者开始成长起来ꎮ 他们大

多在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或其也门分支留过学ꎬ其中最著名的要属阿卜杜勒－卡德尔􀅰

博兹亚尼④(Ａｂｄｅｌｋａｄｅｒ Ｂｏｕｚｉａｎｅ)和阿里􀅰亚沙尔(Ａｌｉ Ｙａｓｈａｒ)⑤ꎮ 除此之外ꎬ留尼旺

岛(Ｒｅｕｎｉｏｎ)上的两座清真寺ꎬ也由麦地那大学的毕业生控制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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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武装组织在法国发动了多次恐怖袭击ꎬ造成了法国社会舆论的强烈
震动ꎮ 袭击包括: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的法航 ８９６９ 号航班袭击案(７ 死、２５ 人受伤)、１９９５ 年 ７－８ 月的巴黎地铁和
轻轨爆炸案(总计 ８ 人死亡、１４０ 多人受伤)、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３ 日的巴黎地铁爆炸案(４ 死、１７０ 人受伤)ꎮ 参见 Ｍａｒｉｅ
－Ｅｓｔｅｌｌｅ Ｐｅｃｈꎬ “Ｌ’ａｔｔｅｎｔａｔ ｌｅ ｐｌｕｓ ｍｅｕｒｔｒｉｅｒ ｄｅｐｕｉｓ Ｖｉｔｒｙ－Ｌｅ－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ｅｎ １９６１”ꎬ Ｌｅ Ｆｉｇａｒｏꎬ ７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ｌｅｆｉｇａｒｏ.ｆｒ / ａｃｔｕａｌｉｔｅ－ ｆｒａｎｃｅ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０７ / ０１０１６－ ２０１５０１０７ＡＲＴＦＩＧ００１７８－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ｄｅｓ－ａｔｔｅｎｔａｔｓ －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
ｄｅｐｕｉｓ－１９９４.ｐｈｐ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５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ꎮ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Ｒｏｕｇｉｅｒ ｅｄ.ꎬ Ｑｕ’ｅｓｔ－ｃｅ ｑｕｅ ｌｅ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ｅ? Ｐａｒｉｓ: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２００８ꎬ ｐ.２３６ꎻ
Ｓａｍｉｒ Ａｍｇｈａｒꎬ “Ｌｅ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ｃｔｅｕｒｓꎬ Ｅｎｊｅｕｘ ｅ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ꎬ Ｓｅｎｓ－Ｄｅｓｓｏｕｓꎬ Ｎｏ.９ꎬ Ｎｏｖｅｍｂｒｅ ２０１１ꎬ ｐｐ.３９－４０.

Ｓａｍｉｒ Ａｍｇｈａｒꎬ “Ｌｅ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ｃｔｅｕｒｓꎬ Ｅｎｊｅｕｘ ｅ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ꎬ ｐ.３８.
博兹亚尼 １９５２ 年生于阿尔及利亚ꎬ１９８０ 年去往法国ꎮ １９９０ 年代曾前往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学习两年ꎬ之

后回到法国开始宣传萨拉菲主义ꎮ 他先后在索姆河畔(Ｖｉｌｌｅｆｒａｎｃｈｅ－ｓｕｒ－Ｓｏôｎｅ)、里昂的杜彻里区(Ｄｕｃｈèｒｅ)、罗纳
地区(Ｒｈôｎｅ－Ａｌｐｅｓ)担任伊玛目ꎬ最后任维尔西厄清真寺伊玛目ꎮ 他每周五的萨拉菲宣讲ꎬ都会吸引数百人聆听ꎮ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ꎬ他颁布了一个“呼吁对在法美国目标进行圣战”的法特瓦ꎬ可见其思想意识中存在吉哈德主
义成分ꎮ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６ 日ꎬ萨科齐签署的内政部法令要求将之驱逐出境ꎬ１０ 月 ５ 日他被强制出境遣送阿尔及利
亚奥兰ꎮ ２００６ 年他在比利时的露面再次引发纠纷ꎬ警察威胁逮捕拥有申根签证的他ꎬ可见他在欧洲被提防的程
度ꎮ “Ｌ’ｉｍａｍ Ｂｏｕｚｉａｎｅ: Ｓａｒｋｏｚｙｅｎ ａｐｐｅｌｌｅ ａｕ ＣＦＣＭ”ꎬ Ｌ’ＯＢＳꎬ ２２ ｊｕｉｎ ２００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ｏｕｖｅｌｏｂｓ. ｃｏｍ / ｓｏｃｉｅｔｅ /
２００５０６２１.ＯＢＳ０９０６ / ｌ－ｉｍａｍ－ｂｏｕｚｉａｎｅ－ｓａｒｋｏｚｙｅｎ－ａｐｐｅｌｌｅ－ａｕ－ｃｆｃｍ.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５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阿里􀅰亚沙尔ꎬ库尔德人ꎬ１９６０ 年生于伊拉克ꎬ故又称阿里􀅰伊拉克恩(Ａｌｉ ｌ’ Ｉｒａｋｉｅｎ)ꎬ１９８３ 年来到法国
定居ꎬ当时与库尔德卡普兰运动的人生活在同一公寓ꎮ ２００１ 年ꎬ他被任命为阿让特伊萨拉姆清真寺(ｍｏｓｑｕéｅ Ａｓ
Ｓａｌａｍ)的伊玛目ꎮ ２０００ 年代ꎬ他被认为是法兰西岛萨拉菲主义学说的主要宣教师ꎬ且被认为是该地区萨拉菲沙特
派系的领袖ꎮ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４ 日萨科齐签署的内政部法令要将之驱逐出境ꎬ但因伊拉克战争的问题而暂缓、只被
软禁家中ꎮ ２００７ 年ꎬ阿里自愿离开法国去往伊拉克ꎬ可能是为了换取自己的妻子和四个孩子被允许继续留在法
国ꎮ 之后阿里一直致力于获得自由往返法国的许可ꎮ Ｄａｍｉｅｎ Ｄｅｌｓｅｎｙꎬ “« Ａｌｉ ｌ’ Ｉｒａｋｉｅｎ »ꎬ ｉｍａｍ ｉｎｔｅｒｄｉｔ ｄｅ
ｐｒêｃｈｅ”ꎬ Ｌｅ Ｐａｒｉｓｉｅｎꎬ １９ ａｖｒｉｌ ２００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ｌｅｐａｒｉｓｉｅｎ.ｆｒ / ｕｎｅ / ａｌｉ－ｌ－ｉｒａｋｉｅｎ－ｉｍａｍ－ｉｎｔｅｒｄｉｔ－ｄｅ－ｐｒｅｃｈｅ－１９－０４－
２００４－２００４９２０７７０.ｐｈｐ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５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同一时期沙特萨拉菲主义也在英国、荷兰、比利时等地发展起来ꎮ 在比利时ꎬ最著名的萨拉菲人是摩洛
哥裔的穆斯塔法􀅰卡西提特(Ｍｕｓｔａｐｈａ Ｋａｓｔｉｔｔ)ꎬ他曾在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学习八年ꎮ 在荷兰ꎬ雅各布􀅰李伊能
(Ｙａｃｏｕｂ Ｌｅｅｎｅｎ)比较知名ꎮ 在英国ꎬ穆罕默德􀅰苏鲁尔早在 １９８４ 年就已经定居伦敦并传播萨拉菲主义ꎬ“先知
道路复兴协会”(ＪＩＭＡＳ)创始人曼瓦尔􀅰阿里(Ｍｕｎａｗａｒ Ａｌｉ)和伯明翰的阿卜杜勒􀅰瓦希德(Ａｂｄｕｌ ａｌ－Ｗａｈｉｄ)则
是萨拉菲纯洁派的代表ꎮ 另外ꎬ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大清真寺、西班牙的马德里和马拉加清真寺、丹麦的哥本哈根
清真寺、瑞士的苏黎世大清真寺、法国芒特拉若利清真寺ꎬ都是沙特政府资助并控制的萨拉菲宣教阵地ꎮ Ｓａｍｉｒ
Ａｍｇｈａｒꎬ “Ｌｅ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ｅ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ｌａｍｉｑｕｅ à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ｒｉｃｅ”ꎬ ｐ.１０１.



以这些毕业生为中介ꎬ沙特萨拉菲思想在法国大规模传播ꎬ并取代阿尔及利亚萨

拉菲模式ꎮ 伊本􀅰巴兹的学生、麦地那大学的谢赫阿卜杜􀅰萨拉姆􀅰布尔吉(Ａｂｄｅｌ

Ｓａｌａｍ ａｌ－Ｂｏｕｒｊｉｓ)和麦加大学教授穆罕默德􀅰巴兹莫(Ｍｕｈａｍｍｅｄ Ｂａｚｍｏｕｌ)ꎬ经常被邀

请前往法国授课ꎮ 在两人的努力下ꎬ２００１ 年之前的法国萨拉菲派发展迅速ꎮ 马赛、巴

黎、里昂、鲁贝、瓦朗斯、伊斯尔河畔罗芒(Ｒｏｍａｓ－Ｓｕｒ－Ｉｓèｒｅ)、普罗旺斯的艾克斯、斯坦

是法国萨拉菲的主要传播区ꎮ 自 １９９８ 年开始ꎬ法国萨拉菲人每年召开一次大会ꎬ大会

倡议人是荷兰人雅各布􀅰李伊能(Ｙａｃｏｕｂ Ｌｅｅｎｅｎ)①ꎮ ２００１ 年的萨拉菲大会聚集了来

自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等地的参会者ꎬ共计 １０００ 人ꎮ②沙特萨拉菲主义著名学者

的学说在法国受到欢迎ꎬ不仅仅沙特毕业生及其门徒对之信奉不疑ꎬ早期的阿尔及利

亚萨拉菲派也开始接受他们的观点ꎬ如阿卜杜勒－哈迪􀅰杜迪的思想就越来越靠近沙

特萨拉菲学说ꎮ③

但是ꎬ情形在 ２００１ 年之后发生转变ꎮ “９􀅰１１ 事件”不仅冲击了美国学界和公众

舆论ꎬ也深刻影响了法国ꎮ 吉勒斯􀅰凯佩尔 ２００２ 年创造出“吉哈德－萨拉菲主义”一

词ꎬ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法国学者对沙特模式萨拉菲主义的态度———“吉哈德主义的

一个思想渊源就是沙特萨拉菲主义”ꎬ而这种态度又影响到法国媒体和社会舆论ꎬ进

而干扰了政府政策ꎮ ２００１ 年之后ꎬ法国萨拉菲政策再次发生偏移ꎬ“压制”取代“鼓

励”成为萨拉菲主义治理的核心原则ꎮ

自 ２００２ 年开始每年一度的法国萨拉菲会议被政府限制ꎮ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计划在巴

黎召开的萨拉菲会议被政府取消ꎬ来自沙特的众多萨拉菲学者和宣教师在戴高乐机场

被拦截ꎬ随后被遣送回国ꎮ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ꎬ内政部长萨科齐签署了对一批萨拉菲宣教师

的驱逐令或软禁令ꎬ像阿卜杜勒－卡德尔􀅰博兹亚尼和阿里􀅰亚沙尔这样著名的伊玛

目均被遣送回原籍国ꎮ④

尽管法国政府力求割断法国萨拉菲与沙特的联系、压制法国萨拉菲主义的传播ꎬ

但政策效果并不乐观ꎬ法国萨拉菲主义者数量继续快速增长ꎮ ２００４ 年法国约有 ５０００

人ꎬ到 ２０１１ 年已经发展到 １.２ 万人ꎮ⑤在数量增长的过程中ꎬ法国萨拉菲主义者的构成

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ꎬ“第三代萨拉菲人”成为最主要的成员ꎮ 第三代萨拉菲人大

多为土生土长的法国人ꎬ主要是穆斯林移民的后代ꎬ但也不乏来自基督教或新教家庭

１１１　 欧洲萨拉菲主义激进化的原因探析

①
②
③
④
⑤

李伊能现居沙特ꎬ主持一个出版社ꎬ致力于将阿拉伯书籍翻译成法文ꎮ
Ｓａｍｉｒ Ａｍｇｈａｒꎬ “Ｌｅ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ｅ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ｌａｍｉｑｕｅ à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ｒｉｃｅ”ꎬ ｐ.１０２.
Ｉｂｉｄ.ꎬ ｐ.１０４ꎻ [荷兰] 罗伊􀅰梅杰:«伊斯兰新兴宗教运动———全球赛莱菲耶»ꎬ第 ５６ 页ꎮ
Ｓａｍｉｒ Ａｍｇｈａｒꎬ “Ｌｅ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ｅ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ｌａｍｉｑｕｅ à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ｒｉｃｅ”ꎬ ｐ.１０２.
Ｉｂｉｄ.ꎬ ｐ.３５.



的转信者ꎮ 法国萨拉菲中的转信者比例ꎬ较之德国更高ꎬ约占萨拉菲主义者总数的三

分之一到四分之一ꎮ①

伴随人数增长、结构变化的ꎬ是法国萨拉菲主义的激进化趋势ꎮ ２００２ 年以来ꎬ一
大批法国萨拉菲主义者经历了一种思想上的激进化ꎬ其中不乏进一步“吉哈德化”的
人ꎮ 思想上的激进化微妙地反映在日常生活中ꎬ第三代萨拉菲更多地倾向于使用伊斯

兰“文化符号”ꎬ包括所吃肉食必须依照伊斯兰宰牲法获得、穿戴伊斯兰服饰(包括女

性头巾、男性阿拉伯长袍)、塑造伊斯兰形象(阿拉伯式大胡子是典型例子)、更倾向于

在伊斯兰商店和书店购物等等ꎮ②

相对于思想激进化ꎬ“吉哈德化”更有迹可循ꎮ ２００２ 年以来法国萨拉菲主义者(尤
其是第三代萨拉菲人)主要经历了两波吉哈德化进程:一次是在 ２００４ 年后ꎻ另一次是

在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之后ꎮ 巴黎第 １９ 区的“巴茨－肖蒙小组” (Ｆｉｌｉèｒｅ ｄｅｓ Ｂｕｔｔｅｓ－Ｃｈａｕ￣
ｍｏｎｔ)是第一波吉哈德化进程的典型例子ꎮ 该小组主要成员包括法里德􀅰本耶图

(Ｆａｒｉｄ Ｂｅｎｙｅｔｔｏｕ)③、布巴克􀅰哈基姆(Ｂｏｕｂａｋｅｒ ｅｌ Ｈａｋｉｍ)④、穆罕默德􀅰梅拉(Ｍ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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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Ｓａｍｉｒ Ａｍｇｈａｒꎬ “Ｌｅ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ｅ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ｌａｍｉｑｕｅ à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ｒｉｃｅ”ꎬ ｐ.３９.
Ｉｂｉｄ.ꎬ ｐ.３８.
本耶图是“巴茨－肖蒙小组”的核心人物ꎬ巴黎 １９ 区阿达瓦清真寺(ｍｏｓｑｕéｅ Ａｄｄａ’ｗａ)的宣教师ꎮ １９８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生于巴黎ꎬ父亲是穆斯林兄弟会和法国伊斯兰组织联盟的支持者ꎮ 他的姐夫优素福􀅰泽穆里
(Ｙｏｕｃｅｆ Ｚｅｍｍｏｕｒｉ)在 １９９０ 年代和 ２０００ 年代参与在法恐怖主义活动ꎬ泽穆里在被“遣返”前被软禁家中 ２ 年ꎬ从而
指导了本耶图很多伊斯兰主义思想ꎬ包括萨拉菲ꎮ 阿达瓦清真寺是欧洲最大的穆斯林礼拜场所ꎬ每周五能聚集
５０００ 人ꎮ 法里德被称为阿达瓦“白天的守门人、夜晚的宣教师”ꎬ他与阿尔及利亚的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
(ＧＳＰＣꎬ２００７ 年后改称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联系紧密ꎮ 他的家中有 １２００ 本阿拉伯文书籍和为数众多的录像
带ꎮ 本耶图利用职务便利ꎬ与布巴克􀅰哈基姆一起组建了秘密宣教团体ꎬ以巴黎东北的巴茨－肖蒙公园命名ꎮ 该
小组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组建ꎬ在 ２００５ 年被法国政府取缔ꎬ当时计划飞往大马士革参加伊拉克圣战的本耶图和谢里夫
􀅰科阿失分别被判 ６ 年和 ３ 年监禁ꎮ ２００６ 年ꎬ阿达瓦清真寺也被关闭ꎮ ２００９ 年本耶图被释放后ꎬ宣称“已离开原
教旨主义”ꎬ并多次声称自己是个“忏悔者”ꎮ 但受其萨拉菲宣教影响的成员如梅拉和科阿失兄弟ꎬ则转向了圣战
恐怖主义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ꎬ本耶图出版了自传«我的吉哈德:忏悔的旅程»(«Ｍｏｎ ｄｊｉｈａｄ: Ｉｔｉｎéｒａｉｒｅ ｄ’ｕｎ ｒｅｐｅｎｔｉ »)ꎮ
Ａｌｉｃｅ Ｍａｒｕａｎｉꎬ “Ｆａｒｉｄ Ｂｅｎｙｅｔｔｏｕꎬ ｌｅ ｍｅｎｔｏｒ ｄｅｓ ｆｒèｒｅｓ Ｋｏｕａｃｈｉ ｐａｓｓé ｐｒｏ ｅｎ ｄé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ꎬ Ｆｒａｎｃｅｉｎｆｏꎬ ２１ ｏｃｔｏｂｒｅ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ｒａｎｃｅｔｖｉｎｆｏ.ｆｒ / ｍｏｎｄｅ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ｅ－ｄｊｉｈａｄｉｓｔｅｓ / ｆａｒｉｄ－ｂｅｎｙｅｔｔｏｕ－ｌｅ－ｍｅｎｔｏｒ－ｄｅｓ－ｆｒｅｒｅｓ－ｋｏｕａｃｈｉ－ｐａｓｓｅ
－ｐｒｏ－ｅｎ－ｄ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１８８１５６９.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５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布巴克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 １ 日生于巴黎ꎬ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或 ２７ 日)死于叙利亚拉卡的一次无人机袭击ꎮ
他曾是“伊斯兰国”(ＩＳＩＳ)在法国的最高指挥官ꎬ“巴茨－肖蒙小组”中第一个前往中东参加圣战者ꎻ２００２ 年在大马
士革的萨拉菲学校(Ａｌ Ｆａｔｅｈ 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 ｅｔ Ｚａｈｒａ)学习ꎬ期间偷渡到伊拉克ꎮ 他回到法国后ꎬ与本耶图组建了“巴茨－
肖蒙小组”ꎮ 他的弟弟雷多内(Ｒｅｄｏｕａｎｅ)也在其指引下前往伊拉克参加圣战ꎬ但在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７ 日死于美军轰
炸ꎮ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ꎬ布巴克多次前往伊拉克ꎬ在著名圣战者扎卡维手下效力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在法国被判 ７ 年
监禁ꎬ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提前出狱后前往突尼斯ꎮ 他在突尼斯策划了两起著名的刺杀案ꎬ刺杀了突尼斯两位反对派
领导人乔克里􀅰贝拉伊德(Ｃｈｏｋｒｉ Ｂｅｌａïｄꎬ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遇刺)和穆罕默德􀅰布拉米(Ｍｏｈａｍｅｄ Ｂｒａｈｍｉꎬ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遇刺)ꎬ以嫁祸突尼斯复兴党(伊斯兰改良主义派)ꎮ 两次刺杀将复兴党推上风口浪尖ꎬ最后被迫放弃执
政权利ꎬ而后前本􀅰阿里时期官员组建的呼声党重新掌控突尼斯政坛ꎮ 布巴克是“伊斯兰国”中最著名的法国
人ꎬ法国内务安全总局(ＤＧＳＩ)怀疑他是 ２０１６ 年夏天攻击欧洲和马格里布的一系列恐怖袭击的背后策划者ꎮ
Ｓｏｒｅｎ Ｓｅｅｌｏｗꎬ “Ｌｅ 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ｅ ｒｅｖｅｎｄｉｑｕｅ ｌａ ｍｏｒｔ ｄｅ Ｂｏｕｂａｋｅｒ Ｅｌ Ｈａｋｉｍꎬ éｍｉｒ ｆｒａｎçａｉｓ ｄｅ ｌ’Ｅｔａｔ ｉｓｌａｍｉｑｕｅ”ꎬ Ｌｅ Ｍｏｎｄｅꎬ
８ ｄéｃｅｍｂｒｅ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ｌｅｍｏｎｄｅ.ｆｒ / ｐｏｌｉｃｅ－ｊｕｓｔｉｃｅ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０８ / ｂｏｕｂａｋｅｒ－ｅｌ－ｈａｋｉｍ－ｅｍｉｒ－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ｄｅ－
ｌ－ｅｔａｔ－ｉｓｌａｍｉｑｕｅ－ｅｔ－ｖｅｔｅｒａｎ－ｄｕ－ｄｊｉｈａｄ－ｖｉｓｅ－ｐａｒ－ｕｎｅ－ｆｒａｐｐｅ－ｄｅ－ｄｒｏｎｅ＿５０４５９７５＿１６５３５７８.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５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ｈａｍｍｅｄ Ｍｅｒａｈ)、谢里夫􀅰科阿失(Ｃｈéｒｉｆ Ｋｏｕａｃｈｉ)和赛义德􀅰科阿失(Ｓａïｄ Ｋｏｕａｃｈｉ)

兄弟、穆罕迈德􀅰艾优尼(Ｍｏｈａｍｅｄ ａｌ－Ａｙｏｕｎｉ)ꎮ “巴茨－肖蒙小组”基本上都是在法

国出生的穆斯林ꎬ在成年后大多接触了萨拉菲主义ꎬ都曾试图前往伊拉克参加反对美

军的“圣战”ꎮ ２０００ 年代ꎬ他们尽管可能反对法国社会中的某些群体(如犹太人或讽刺

先知的漫画家)ꎬ但并不视法国文明和法国社会为“敌人”ꎮ

２０１０ 年末中东阿拉伯国家发生政治剧变ꎬ其中叙利亚很快陷入混战ꎬ动乱中一批

法国人前往中东参加“圣战”ꎮ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瓦立德􀅰卡萨德􀅰宰迪引

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法国内政部的报告称ꎬ２０１２ 年年中ꎬ法国前往中东参加“圣战”的人数

只有 ３０ 人左右ꎬ而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这一数字上升到 １４００ 人ꎮ① 世界经济与和平中心

(ＩＥＰ)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２０１５»则显示ꎬ２０１４ 年年中法国前往

中东参加“圣战”的人数达 １２００ 人ꎬ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这一数目升至 １８００ 人ꎮ②从这两份报

告来看ꎬ法国“圣战者”大规模进入中东参加圣战的起始点约在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ꎮ 关于

这些吉哈德分子中萨拉菲圣战者的比例ꎬ笔者暂时没有发现专门的数据分析ꎬ③但从

最近几年兴起的“对法恐怖主义”袭击中萨拉菲圣战者的数量ꎬ可以小窥萨拉菲圣战

者在法国圣战者中的比例ꎮ

“对法圣战主义”自 ２０１２ 年开始出现ꎬ２０１５ 年后发展成为一种“现象级”的社会问

题ꎮ ２０１２ 年至今ꎬ法国发生了 ５ 起影响巨大的、由穆斯林制造的恐怖袭击事件ꎬ其中 ４

起与萨拉菲主义激进化存在微妙的关系ꎬ具体情况如下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１－１９ 日的图卢兹和蒙博托枪击案ꎬ造成 ７ 人死亡、５ 人受伤ꎮ 嫌疑

人穆罕默德􀅰梅拉是阿尔及利亚裔法国人ꎬ１９８８ 年生于图卢兹ꎬ系“巴茨－肖蒙小组”

成员ꎬ其家庭拥有极强的萨拉菲传统ꎬ四个兄弟姐妹中除长兄阿卜杜勒－加尼(Ａｂ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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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法]瓦立德􀅰卡萨德􀅰宰迪:«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欧洲:法国吉哈德分子在中东» (阿拉伯文)ꎬ第 １１３
页ꎮ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５”ꎬ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 ＩＥＰ)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 ＩＥＰ ＲＥ￣
ＰＯＲＴ ３６ꎬ ｐｐ.４６－ ４７ꎬ ｈｔｔｐ: /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ｐｅａｃｅ. 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５ / １１ /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５.
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阿尔及利亚裔法国社会学家杜尼娅􀅰布扎尔曾对这些吉哈德分子的家庭宗教背景进行田野调查ꎬ其关
于 ４００ 名法国在中东吉哈德分子的调查发现ꎬ法国圣战者的 ４０％来自不信教家庭(代指本身为宗教背景出身ꎬ但
日常生活中无宗教行为的人ꎬ即不去清真寺的穆斯林)、４０％来自天主教家庭(即“转信者”)、１９％来自穆斯林家
庭、１％来自犹太家庭ꎮ 参见瓦立德􀅰卡萨德􀅰宰迪:«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欧洲:法国吉哈德分子在中东»(阿拉伯
文)ꎬ第 １１５ 页ꎮ 但是ꎬ家庭宗教背景不能作为圣战者思想激进化的首要因素ꎬ因为现代人的思想发展早已不囿于
家庭因素ꎮ 而且在网络生活方式盛行的今天ꎬ甚至清真寺都已经退居其次ꎬ网络已成为促使穆斯林个人思想激进
化和吉哈德化的重要途径ꎮ



ｇｈａｎｉ)外均信奉萨拉菲主义ꎮ①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的“查理周刊袭击案”ꎬ导致 １２ 人死亡ꎬ包括查理周刊的 ４ 名漫

画家ꎮ 嫌疑人谢里夫􀅰科阿失和赛义德􀅰科阿失兄弟②也是“巴茨－肖蒙小组”的重要

成员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影响极其恶劣的巴黎暴恐袭击事件ꎬ造成 １３０ 人死亡、４１３ 人

受伤ꎮ 其中ꎬ恐袭首犯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巴奥德(Ａｂｄｅｌｈａｍｉｄ Ａｂａａｏｕｄ)成长于比

利时极端主义萨拉菲盛行的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圣约翰(Ｍｏｌｅｎｂｅｅｋ－Ｓａｉｎｔ－Ｊｅａｎ)③ꎬ唯

一逃亡的直接犯罪嫌疑人萨拉赫􀅰阿卜杜斯拉姆(Ｓａｌａｈ Ａｂｄｅｓｌａｍ)在比利时斯凯贝克

(Ｓｃｈａｅｒｂｅｅｋ)的落脚点中搜出了唯一一本不关于武器使用的书籍就是介绍萨拉菲

的ꎮ④ 另外一些嫌疑人ꎬ如萨米􀅰阿米穆尔(Ｓａｍｙ Ａｍｉｍｏｕｒ)⑤、伊斯梅尔􀅰奥马尔􀅰

穆斯塔法(Ｉｓｍａëｌ Ｏｍａｒ Ｍｏｓｔｅｆａï)⑥和福阿德􀅰莫哈迈德－阿加达(Ｆｏｕｅｄ Ｍｏｈａｍｅｄ－Ａ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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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在图卢兹和蒙托邦的三起枪击案中ꎬ梅拉先是袭击法国士兵ꎬ后又攻击犹太学校的老师和儿童ꎬ其种族
主义行径引起法国舆论的震惊ꎮ “Ｓｏｕａｄ Ｍｅｒａｈ: ｓａｌａｆｉｓｔｅ ｊｕｓｑｕ’ ａｕ ｂｏｕｔ ｄｅｓ ｏｎｇｌｅｓ”ꎬ Ｍｉｄｉ Ｌｉｂｒｅꎬ ２３ ｍａｉ ２０１４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ｉｄｉｌｉｂｒｅ.ｆｒ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２３ / ｓｏｕａｄ－ｍｅｒａｈ－ｓａｌａｆｉｓｔｅ－ｊｕｓｑｕ－ａｕ－ｂｏｕｔ－ｄｅｓ－ｏｎｇｌｅｓꎬ８６４５５２.ｐｈｐ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５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谢里夫􀅰科阿失和赛义德􀅰科阿失于 １９８０ 年、１９８２ 年先后出生于巴黎ꎬ自小成长环境极其恶劣ꎬ２０００
年代初两人开始加入一些小的萨拉菲团体ꎮ 科阿失制造了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的“查理周刊袭击案”ꎬ导致 １２ 人死
亡ꎬ包括查理周刊的 ４ 名漫画家ꎮ 这起袭击可视为 ２００６ 年以来的“先知讽刺漫画”不断发酵的结果ꎮ Ｅｒｉｃ Ｐｅｌｌｅ￣
ｔｉｅｒꎬ “Ｃｈａｒｌｉｅ Ｈｅｂｄｏ: ｑｕｉ ｓｏｎｔ ｌｅｓ ｄｅｕｘ ｆｒèｒｅｓ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éｓ ｐａｒ ｌａ ｐｏｌｉｃｅ?”ꎬ Ｌ’ｅｘｐｒｅｓｓꎬ ０８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ｌｅｘ￣
ｐｒｅｓｓ.ｆｒ / ａｃｔｕａｌｉｔｅ / ｓｏｃｉｅｔｅ / ｅｎｑｕｅｔｅ / ｃｈａｒｌｉｅ－ｈｅｂｄｏ－ｑｕｉ－ｓｏｎｔ－ｌｅｓ－ｄｅｕｘ－ｆｒｅｒｅｓ－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ｐａｒ－ｌａ－ｐｏｌｉｃｅ＿１６３８５３７.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５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阿巴奥德 １９８７ 年生于比利时安德莱赫特的一个摩洛哥裔家庭ꎬ受莫伦贝克－圣约翰的吉哈德萨拉菲主
义影响而激进化ꎬ２０１３ 年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拉卡据点ꎮ 他曾吹嘘自己“很容易通过欧洲边界ꎬ尽管自己
是国际逮捕令的对象”ꎮ 由其例子可见移民子女出身的吉哈德萨拉菲派“自由移动的能力”及其危害ꎮ Ｓａｍｉｒ
Ａｍｇｈａｒꎬ “Ｌｅ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ｅ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ｌａｍｉｑｕｅ à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ｒｉｃｅ”ꎬ ｐ.１０１.

Ｓａｍｕｅｌ Ｏｓｂｏｒｎｅꎬ “Ｓａｌａｈ Ａｂｄｅｓｌａｍ: Ｗｏｒｌｄ’ｓ Ｍｏｓｔ－ｗａｎｔｅｄ Ｆｕｇ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Ｌａｓｔ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ｇ Ｐａｒｉｓ Ａｔｔａｃｋｅｒ 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ｉｎ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ｂｙ Ｐｏｌｉｃｅ”ꎬ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ꎬ １８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ｅｕｒｏｐｅ / ｐａｒｉｓ － ａｔ￣
ｔａｃｋｓ－ｓｕｓｐｅｃｔ－ｓａｌａｈ－ａｂｄｅｓｌａｍ－ｓｈｏｔ－ａｎｄ－ｗｏｕｎｄｅｄ－ｉｎ－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ａｎｔｉ－ｔｅｒｒｏｒ－ｒａｉｄ－ａ６９３９２１６.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萨米􀅰阿米穆尔ꎬ法国人ꎬ生于一个非常“西方化”的阿尔及利亚裔法国家庭ꎬ父母均有一定社会地位ꎮ
他在 ２０１２ 年夏天接触萨拉菲主义ꎬ２０１５ 年还试图前往中东参加圣战ꎮ Ｓｔéｐｈａｎｉｅ Ｍａｒｔｅａｕꎬ “Ｓａｍｙ Ａｍｉｍｏｕｒꎬ ｄｅ ｌａ
ｐｒｉèｒｅ ｅｎ ｃａｃｈｅｔｔｅ ａｕ ｄｊｉｈａｄ”ꎬ Ｌｅ Ｍｏｎｄｅꎬ １７ Ｎｏｖｅｍｂｒｅ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ｌｅｍｏｎｄｅ.ｆｒ / ａｔｔａｑｕｅｓ－ａ－ｐａｒｉ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１７ / ｓａｍｙ－ａｍｉｍｏｕｒ－ｄｅ－ｌａ－ｐｒｉｅｒｅ－ｅｎ－ｃａｃｈｅｔｔｅ－ａｕ－ｄｊｉｈａｄ＿４８１１８２８＿４８０９４９５. 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伊斯梅尔􀅰奥马尔􀅰穆斯塔法ꎬ法国人ꎬ曾经常性地拜访厄尔－卢瓦尔省吕塞的一座萨拉菲翼慈善清真
寺ꎬ２０１４ 年 ４ 月他被观察到在沙特尔的萨拉菲主义者团体活动中多次出现ꎮ Ｓｉｍｏｎ Ｐｉｅｌꎬ Ｌａｕｒｅｎｔ Ｂｏｒｒｅｄｏｎ ｅｔ Ｅｌｉｓｅ
Ｖｉｎｃｅｎｔꎬ “Ｉｓｍａëｌ Ｏｍａｒ Ｍｏｓｔｅｆａïꎬ ｌ’ｕｎ ｄｅｓ ｋａｍｉｋａｚｅｓ ｆｒａｎçａｉｓ ｄｕ Ｂａｔａｃｌａｎ”ꎬ Ｌｅ Ｍｏｎｄｅꎬ １５ Ｎｏｖｅｍｂｒｅ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ｌｅｍｏｎｄｅ.ｆｒ / ａｔｔａｑｕｅｓ－ａ－ｐａｒｉ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１５ / ｉｓｍａｅｌ－ｏｍａｒ－ｍｏｓｔｅｆａｉ－ｌ－ｕｎ－ｄｅｓ－ｋａｍｉｋａｚｅｓ－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ｄｕ－ｂａｔａ￣
ｃｌａｎ＿４８１０２０８＿４８０９４９５.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ｇａｄ)①ꎬ都被证实曾受到过萨拉菲主义的影响ꎮ②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深夜的尼斯卡车事件ꎬ造成 ８６ 人死亡、４５８ 人受伤ꎮ 至今未发

现该案件与萨拉菲主义激进化直接相关的证据ꎮ 但法国内政部长伯纳德􀅰卡泽欧夫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Ｃａｚｅｎｅｕｖｅ)总结相关证词后认为:“事件发生两周前ꎬ嫌疑人(莫哈迈德􀅰布

赫尔ꎬＭｏｈａｍｅｄ Ｌａｈｏｕａｉｅｊ－Ｂｏｕｈｌｅｌ)经历了‘非常迅速’的激进化ꎬ他放弃了酒精、女人

和萨尔萨舞ꎬ蓄起大胡子③并开始发表极端主义言论􀆺􀆺而且调查档案显示ꎬ布赫尔

的激进化与圣战运动(指声称负责的‘伊斯兰国’)没有任何联系ꎮ”④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卡尔卡松和特雷贝斯枪击案ꎬ造成 ５ 死、１５ 伤ꎬ嫌疑人雷多内􀅰拉克

蒂姆(Ｒｅｄｏｕａｎｅ Ｌａｋｄｉｍ)自 ２０１４ 年就开始接触萨拉菲主义者的社交圈ꎮ⑤

此外ꎬ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９ 日在法国首都地标香榭丽舍大街发生了一起未遂袭击ꎬ嫌

疑人贾兹里􀅰阿达姆􀅰卢特菲(Ｄｊａｚｉｒｉ Ａｄａｍ Ｌｏｔｆｉ)试图效仿尼斯卡车事件但未成功ꎮ

贾兹里􀅰阿达姆􀅰卢特菲来自阿让特伊ꎬ家庭具有浓厚的萨拉菲背景ꎮ⑥

以上 ６ 个 ２０１１ 年以来在法发生的、由穆斯林制造的重大恐怖袭击ꎬ⑦除尼斯卡车

事件外ꎬ其余 ５ 起案件均与萨拉菲圣战者密切相关ꎮ 在 １４ 名有法国公民身份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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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福阿德􀅰莫哈迈德－阿加达ꎬ法国人ꎬ２０１２ 年开始接触宗教激进主义思想ꎬ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同其兄弟卡里姆
和八个伙伴一同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ꎬ其中两人在圣战中死亡后他们回到了法国(２０１４ 年初)ꎮ Ｃｌéｍｅｎｔｉｎｅ Ｍａｌｉ￣
ｇｏｒｎｅꎬ “Ｑｕｉ ｅｓｔ Ｆｏｕｅｄ Ｍｏｈａｍｅｄ－Ａｇｇａｄꎬ ｌｅ ｔｒｏｉｓｉèｍｅ ｋａｍｉｋａｚｅ ｄｕ Ｂａｔａｃｌａｎ ?”ꎬ Ｌｅ Ｆｉｇａｒｏꎬ １０ ｄéｃｅｍｂｒｅ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ｌｅｆｉｇａｒｏ.ｆｒ / ａｃｔｕａｌｉｔｅ－ ｆｒａｎｃｅ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９ / ０１０１６－ ２０１５１２０９ＡＲＴＦＩＧ００３９４－ｑｕｉ－ｅｓｔ － ｆｏｕｅｄ－ｍｏｈａｍｅｄ－ａｇｇａｄ－ ｌｅ－
ｔｒｏｉｓｉｅｍｅ－ｋａｍｉｋａｚｅ－ｄｕ－ｂａｔａｃｌａｎ.ｐｈｐ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巴黎暴恐事件总计 １０ 名直接参与者ꎬ其中萨拉赫􀅰阿卜杜斯拉姆在最后一刻不明原因地放弃行动而逃
亡ꎬ其他 ９ 人当场死亡ꎮ 除阿巴奥德、阿米穆尔、穆斯塔法、莫哈迈德－阿加达外ꎬ还包括比拉尔􀅰哈德非(Ｂｉｌａｌ
Ｈａｄｉｆｉꎬ法国人ꎬ居住在布鲁塞尔)、沙克布􀅰阿克若赫(Ｃｈａｋｉｂ Ａｋｒｏｕｈꎬ２５ 岁)、布哈依姆􀅰阿卜杜斯拉姆(Ｂｒａｈｉｍ
Ａｂｄｅｓｌａｍꎬ３１ 岁ꎬ萨拉赫􀅰阿卜杜斯拉姆的哥哥)以及两名来自中东不明身份的叙利亚护照持有者ꎮ 他们是否受
萨拉菲的影响ꎬ暂没有相关公开信息ꎮ

蓄起大胡子是欧洲穆斯林“再伊斯兰化”的标志ꎬ萨拉菲主义者也倾向于蓄起大胡子ꎬ但并非所有蓄起
大胡子的人都信奉萨拉菲主义ꎮ 所以ꎬ现在暂无任何证据证明莫哈迈德􀅰布赫尔思想上的激进化与萨拉菲主义
相关ꎮ 布赫尔被认为是一个“精神错乱者”ꎬ他的前妻称其从未去过清真寺ꎮ 法国一些学者秉持一种观点:“对穆
斯林而言ꎬ没去过清真寺ꎬ等于没受过宗教因素的影响”ꎮ 但事实上ꎬ就如德国的“真教网”一样ꎬ“达瓦” (宣教)
早已不限于清真寺ꎬ网络是新兴的宗教阵地ꎮ

“Ａｔｔｅｎｔａｔ ｄｅ Ｎｉｃｅ: ｌｅｓ ｔｒｏｕｂｌａｎｔｓ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ｌａｉｓｓéｓ ｐａｒ ｌｅ ｔｕｅｕｒ”ꎬ ＬＥ ＭＯＮＤＥꎬ ２ Ｏｃｔｏｂｒｅ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ｅｍｏｎｄｅ.ｆｒ / ｓｏｃｉｅｔｅ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０２ / ａｔｔｅｎｔａｔ－ｄｅ－ｎｉｃｅ－ｌｅｓ－ｔｒｏｕｂｌａｎｔｓ－ｉｎｄｉｃｅｓ－ｌａｉｓｓｅｓ－ｐａｒ－ｌｅ－ｔｕｅｕｒ＿５００６９２４＿３２２４.
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Ｒｏｒｙ Ｍｕｌｈｏｌｌａｎｄꎬ “Ｒａｄｏｕａｎｅ Ｌａｋｄｉｍ: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Ｓｕｐｅｒ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ｏｏｔｅｒ Ｗａｓ Ｐｅｔｔｙ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Ｋｎｏｗｎ ｔｏ Ｆｒｅｎｃｈ Ｐｏ￣
ｌｉｃｅ”ꎬ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ꎬ ２３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Ａｔｔｅｎｔａｔ ｒａｔé ｓｕｒ ｌｅｓ Ｃｈａｍｐｓ－Éｌｙｓéｅｓ ｃｏｎｔｒｅ ｄｅｓ ｇｅｎｄａｒｍｅｓ ｐａｒ ｕｎ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é”ꎬ Ｌａ Ｄéｐêｃｈｅ ｄｕ Ｍｉｄｉꎬ
１９ ｊｕｉｎ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ｌａｄｅｐｅｃｈｅ.ｆｒ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１９ / ２５９６６４０－ｃｈａｍｐｓ－ｅｌｙｓｅｅｓ－ｕｎｅ－ｖｏｉｔｕｒｅ－ｐｅｒｃｕｔｅ－ｕｎ－ｆｏｕｒ￣
ｇｏｎ－ｄｅ－ｇｅｎｄａｒｍｅｒｉｅ.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该统计目标只是由穆斯林制造的“重大恐怖袭击”ꎬ不将小案件纳入分析:一是因为这些案件影响太小ꎬ
故而法国媒体对嫌疑人信息挖掘不足ꎬ无法确定他们的个人情况和思想之路ꎻ二是因为对这些袭击本身是否针对
法国社会的圣战袭击仍然存疑ꎬ有的普通刑事案件只因嫌疑人是穆斯林ꎬ也被纳入圣战恐袭的范畴内ꎬ这是不合
理的ꎮ 香榭丽舍大街袭击虽未成功ꎬ但因其攻击目标的重要性ꎬ也在法国造成了重要的社会影响ꎮ



人中ꎬ１０ 人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萨拉菲主义思想ꎮ 也就是说ꎬ２０１１ 年以来在法重大圣战

恐袭事件中ꎬ７０％以上的案件和嫌疑人与萨拉菲主义存在关联ꎮ 萨拉菲主义与法国穆

斯林激进化的相关性之大ꎬ由此可见一斑ꎮ

“对法圣战主义”的愈演愈烈ꎬ背后原因耐人寻味ꎮ 而且ꎬ这些圣战恐袭的嫌疑人

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ꎬ是拥有“法国身份”和“法国记忆”的移民子女ꎬ其中不乏家

境优渥、生活状况良好的人ꎮ 这种情况与德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ꎬ也难怪吉勒斯􀅰凯

佩尔创造的“吉哈德萨拉菲主义”得到大众认可ꎬ而法国媒体更是普遍视萨拉菲主义

为“战争和革命”的意识形态、与暴力和恐怖主义同义①ꎬ甚至法国当局也认为萨拉菲

主义具有暴力倾向②ꎮ

四　 德法萨拉菲主义激进化的原因探析

在对德法两国萨拉菲主义发展过程进行详细的案例分析后ꎬ笔者认为ꎬ对萨拉菲

主义激进化进行“二阶段划分”确有必要ꎮ 思想激进化和吉哈德化ꎬ这两个过程各有

其特点ꎬ产生的原因也不尽相同ꎬ治理方式也因此迥异ꎮ 萨拉菲主义者思想激进化所

产生的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ꎬ其圣战倾向仍停留在“想法”层面ꎬ而付诸行动则需要某

种“契机”ꎮ 吉哈德化则是萨拉菲主义激进化的第二阶段ꎬ是思想激进化的实践延伸ꎮ

对比德法具体情况ꎬ两国萨拉菲主义者的激进化存在明显的时间节点ꎬ即“２００４

年后”和“２０１２ 年后”ꎮ 在两个时间节点上ꎬ法国萨拉菲主义者均出现了“思想激进

化”和“吉哈德化”现象ꎮ 而德国萨拉菲主义者虽然在两个时间节点上也都存在“思想

激进化”ꎬ但其“吉哈德化”只发生在 ２０１２ 年后ꎮ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ꎬ“对法圣战主义

现象的出现”ꎬ以及它与法国萨拉菲主义激进化的关联问题ꎮ ２０１２ 年以来发生的多起

“对法圣战主义袭击”中ꎬ绝大多数嫌疑人是土生土长的法国穆斯林移民子女ꎬ其中

７０％以上或多或少受到萨拉菲主义或吉哈德萨拉菲主义思想的影响ꎬ这个问题不容忽

视ꎮ

在此首先考察德法萨拉菲主义者思想激进化的问题ꎮ 思想激进化是萨拉菲主义

者激进化的第一阶段ꎬ是吉哈德化的必要前提ꎬ可视为萨拉菲主义者吉哈德化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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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ａｍｉｒ Ａｍｇｈａｒꎬ “Ｌｅ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ｃｔｅｕｒｓꎬ Ｅｎｊｅｕｘ ｅ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ꎬ ｐ.３５.
Ｓａｍｉｒ Ａｍｇｈａｒꎬ “Ｌｅ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ｅ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ｌａｍｉｑｕｅ à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ｒｉｃｅ”ꎬ ｐ.１０３. 萨米

尔􀅰阿姆盖尔认为ꎬ萨拉菲主义是温和的意识形态ꎬ对缓解穆斯林社群的激进化具有一定的作用ꎮ 他的观点来自
对萨拉菲思想意识和萨拉菲思想家言论的分析ꎬ但他也在此文中研究吉哈德萨拉菲主义ꎬ并认同吉哈德萨拉菲主
义属于萨拉菲主义的一部分ꎮ



因”“个人主观原因”或“根本原因”ꎮ 在思想激进化问题中ꎬ萨拉菲青年的思想激进化

最需要考察ꎬ它也是欧洲穆斯林青年思想激进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鉴于萨拉菲主义本

身就是一种宗教意识形态ꎬ而德法两国萨拉菲青年思想激进化和吉哈德化的比例又明

显高于普通青年ꎬ故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宗教因素是否是欧洲穆斯林青年思想激进

化的重要原因(甚至主要原因)”的疑惑ꎮ

对此ꎬ德法学者争议很大ꎬ且观点分歧严重ꎮ 吉勒斯􀅰凯佩尔 ２００２ 年独创“吉哈

德萨拉菲主义”一词ꎬ把吉哈德主义与作为宗教因素的萨拉菲主义绑在一起ꎬ明显倾

向于肯定宗教因素对吉哈德化和思想激进化的作用ꎮ 凯佩尔的这种观点ꎬ得到法国众

多报纸甚至政府内部的认可ꎮ 但反对他的也不乏其人ꎬ阿尔及利亚裔社会学家杜尼娅

􀅰布扎尔就认为:“萨拉菲激进主义的行为就是把青年人的不幸遭遇和委屈的情感ꎬ

修改成报复、仇恨的感情”①ꎬ以此透露出她的观点:“萨拉菲主义不是问题的关键ꎬ关

键是青年人所遭遇的不幸和委屈”ꎮ 杜尼娅􀅰布扎尔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领衔成立了“宗教

意识偏移防治中心”(ＣＰＤＳＩ)ꎮ 该中心发布了一系列报告ꎬ意在驳斥宗教因素在青年

思想激进化中的作用ꎬ其最核心的观点或者说论据就是“大多数吉哈德分子‘并无宗

教行为’ꎬ既不去清真寺ꎬ也不参加宗教活动”ꎮ②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的瓦立德􀅰卡

萨德􀅰宰迪也倾向于杜尼娅􀅰布扎尔的观点ꎬ他总结法国穆斯林青年激进化的主要原

因包括:人为制造的“伊斯兰恐惧症”(Ｉｓｌａｍｏｐｈｏｂｉａ)和种族歧视、社会排斥和不公平、

高失业率等经济原因、意识形态的缺乏(而非“宗教虔诚”)ꎮ③其观点归根到底就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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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叙利亚]阿扎姆􀅰艾敏:“法国吉哈德主义者:他们是谁? 他们如何被招募的?” (阿拉伯文)ꎬ«微观叙
利亚»(电子期刊)ꎬ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第 ３ 版第 ３ 条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ｃｒｏｓｙｒｉａ.ｃｏｍ /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１７ / ｐａｇｅ / ３ / ꎬ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访问ꎮ

瓦立德􀅰卡萨德􀅰宰迪在«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欧洲:法国吉哈德分子在中东»一书(第 １１５ 页)中引用了
杜尼娅􀅰布扎尔的一份著名的田野调查报告ꎮ 该调查对 ４００ 名法国人加入“伊斯兰国”吉哈德分子的家庭宗教背
景进行了分析ꎬ结果显示ꎬ法国圣战者 ４０％来自不信教家庭(代指本身为宗教背景出身ꎬ但日常生活中无宗教行
为的人ꎬ即不去清真寺的穆斯林)、４０％来自天主教家庭(即“转信者”)、１９％来自穆斯林家庭、１％来自犹太家庭ꎮ
另外ꎬＣＰＤＳＩ 网 ２０１４ 年的另外一份报告则显示ꎬ“圣战”吸引的少女中ꎬ７０％ 来自不信教家庭ꎬ是“叙利亚人道灾
难”“叙利亚镇压人民”等理由激发了她们的感情ꎬ参见 “Ｃｅｓ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ｓ ｓｅ ｂａｔｔｅｎ ｃｏｎｔｒｅ ｌ’ｅｎｒôｌｅｍｅｎｔ ｄｅ ｌｅｕｒｓ ｅｎｆａｎｔｓ
ｅｎ Ｓｙｒｉｅꎬ ｆｅｍｍｅ ａｃｔｕｅｌｌｅ”ꎬ Ｌ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ｄｅ Ｐｒé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ｅ ｌｅｓ Ｄéｒｉｖｅｓ ｓｅｃｔａｉｒｅｓ ｌｉéｅｓ à ｌ’ Ｉｓｌａｍꎬ ９ ｍａｉ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ｐｄｓｉ.ｆｒ / ａｃｔｕ / ｃｅｓ－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ｓ－ｓｅ－ｂａｔｔ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ｅ－ｌｅｎｒｏｌｅｍｅｎｔ－ｄｅ－ｌｅｕｒｓ－ｅｎｆａｎｔｓ－ｅｎ－ｓｙｒｉｅ－ｆｅｍｍｅ－ａｃｔｕｅｌｌｅꎬ ｌａｓｔ ａｃ￣
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８ꎮ 但其实ꎬ从“家庭宗教背景”来论证吉哈德化与宗教的关系ꎬ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漏洞ꎬ
因为当下伊斯兰宣教(“达瓦”)早已不囿于清真寺ꎬ网络已成为新兴的阵地ꎮ 德国“真教网” “萨拉菲网”就是典
型的例子ꎬ法国的类似网站则更多ꎮ

[法]瓦立德􀅰卡萨德􀅰宰迪:«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欧洲:法国吉哈德分子在中东»(阿拉伯文)ꎬ第 ９２ 页ꎮ



“宗教原因”的反驳ꎬ而认同这种观点的在德法两国都不乏其人ꎮ① ２００６ 年开始专门追

踪法国萨拉菲主义发展状况的萨米尔􀅰阿姆盖尔ꎬ尽管也认同“吉哈德萨拉菲主义”
的理念并认为“它是个问题”ꎬ但其系列研究一直试图“纠正法国媒体和政府对萨拉菲

的不客观态度”ꎬ并从意识形态领域为萨拉菲主义的非暴力特性辩护ꎮ 总体而言ꎬ“社
会原因”是这些反对“宗教原因”的学者给出的替代解释ꎬ而其中“伊斯兰恐惧症”②是

最核心的论据ꎮ③

“伊斯兰恐惧症”的核心就是对穆斯林的歧视ꎮ 这种歧视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ꎬ包括教育、就业、报纸杂志和网络舆论中􀆺􀆺２００４ 年法国政府颁布的“校园禁止

头巾法案”和 ２００６ 年开始出现的“先知讽刺漫画”ꎬ都是这种歧视现象的具体案例ꎮ
而最关键的证据来自玛丽安娜􀅰沃尔夫特(Ｍａｒｉｅ－Ａｎｎｅ Ｖａｌｆｏｒｔ)ꎬ她对巴黎暴恐事件

之前法国穆斯林青年就业受歧视情况的社会调查十分具有说服力ꎮ 玛丽安娜在志愿

者的帮助下ꎬ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共向外投送了 ３３３１ 份就业申

请ꎮ 结果显示:以穆斯林身份申请工作获得回信的比例是 １１.７％ꎬ低于基督徒申请身

份的 １８.４％ꎮ 当穆斯林身份的申请书中表达出“虽是穆斯林但无宗教行为”后ꎬ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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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１)[摩洛哥]优素福􀅰诺伊瓦:“法国伊斯兰教ꎬ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协会管理的现实和前景”(阿拉伯
文)ꎬ摩洛哥社区网站ꎬｗｗｗ.ｃｃｍｅ.ｏｒｇ.ｍａ / ａｒ / ｅｎｔｒｅｔｉｅｎｓ－ａｒ / ３７７８７ꎬ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 日访问ꎻ(２) Ｍａｎｕｅｌ Ｖａｌｌｓꎬ Ｌ’Ｅｘｉ￣
ｇｅｎｃｅꎬ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ꎬ Ｐａｒｉｓ: Ｇｒａｓｓｅｌ ＆(１) Ｆｓｑｕｅｌｌｅ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３６－４２ꎻ (３) Ａｌａｄｉｎ Ｅｌ－Ｍａｆａａｌａｎｉ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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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ａｎｃｅ”ꎬ ｐ.２４１ꎮ

“伊斯兰恐惧症”ꎬ英语为“ Ｉｓｌａｍｏｐｈｏｂｉａ”ꎬ法语为“ Ｉｓｌａｍｏｐｈｏｂｉｅ”ꎬ德语为“ Ｉｓｌａｍｏｐｈｏｂｉｅ” (另有“ Ｉｓｌａｍ￣
ｆｅｉ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意为“伊斯兰敌视症”)ꎮ “伊斯兰恐惧症”在欧洲最早出现于 ２０ 世纪初ꎬ１９７０ 年代被赋予当下的含
义ꎬ但 １９８０ 年代和 １９９０ 年代并未引起欧洲社会的热议ꎮ “９􀅰１１ 事件”后ꎬ“伊斯兰恐惧症”开始逐渐成为欧洲社
会的一种现象ꎮ 很多学者对“伊斯兰恐惧症”的原因进行了分析ꎬ但大多避免不了对“伊斯兰恐惧症与‘９􀅰１１ 事
件’关系”进行讨论ꎮ 其实ꎬ“伊斯兰恐惧症”的说法本身就带有极强的主观偏见ꎬ它将“对穆斯林的歧视”与“对
穆斯林(圣战)的恐惧”捆绑在一起ꎬ从而为法国社会歧视穆斯林给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歧视源于恐
惧”ꎮ

瓦立德􀅰卡萨德􀅰宰迪虽然也列举了“经济原因”ꎬ主要包括“高失业率”和“就业歧视”ꎮ 但首先ꎬ就业
歧视和失业率并非同一个概念或同一个问题ꎬ就业歧视实属社会因素(社会歧视)的范畴ꎮ 其次ꎬ高失业率很难
作为欧洲穆斯林思想激进化和吉哈德化的原因ꎬ德国的例子就能反证ꎮ 德国穆斯林失业率近十几年都在 ５％左右
徘徊ꎬ其他人口的失业率则是 ７％ꎬ但德国前往中东参加圣战的穆斯林也并不少见ꎮ ２０１４ 年年中ꎬ德国到达中东
参加“圣战”的吉哈德分子也达到 ６００ 人ꎬ是法国的一半ꎬ但那时德国穆斯林人口中阿拉伯裔(２００９ 年约为 ６０ 万)
也只有法国的一半(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０－１２０ 万之间)ꎮ 所以ꎬ“经济因素是欧洲穆斯林思想激进化和吉哈德化的主要原
因之一”的说法ꎬ很难立得住脚ꎮ 德国穆斯林失业率数据参见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ｔｈａｎ ｉｎ Ｒｅ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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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信的比例提高到 １２.９％ꎻ与之相反ꎬ基督徒身份的申请书中若同样表达自己“无宗教

行为”ꎬ获得回信的比例下降到 １６.１％ꎻ在穆斯林虔信者中男性获得回信的比例只有 ４.

７％ꎬ而基督教虔信者男性获得回信的比例则达 １７.９％ꎮ①在找工作时ꎬ“穆斯林越虔

诚ꎬ越受歧视ꎻ基督徒越虔诚ꎬ越受重视”ꎮ 玛丽安娜的研究直接证明了巴黎暴恐事件

之前法国穆斯林就业的受歧视现象ꎬ从而为“伊斯兰恐惧症”添加了最有力的证据ꎮ

它说明在 ２０１５ 年“对法恐怖主义现象”出现之前ꎬ“伊斯兰恐惧症”在法国确实存在ꎬ

而其对法国青年思想激进化的影响则是“不言自明的”ꎮ

但是ꎬ除非证明德国也存在“伊斯兰恐惧症”ꎬ否则便无法解释 ２００４ 年之后德国

萨拉菲主义者也出现大规模思想激进化的现象ꎮ 那么ꎬ２００４ 年之后至 ２０１２ 年之前ꎬ

德国是否也存在“伊斯兰恐惧症”?

笔者对德国社会舆论进行初步调查后发现ꎬ答案是肯定的ꎬ而且证据很多ꎮ 其一ꎬ

“头巾法案”并不是法国独有的现象ꎬ截至 ２００６ 年德国一半的州政府已经颁布了“教

师不准佩戴头巾方案”②ꎻ 其二ꎬ 引发 ２０１２ 年索林根冲突的北威州公民运动

( Ｂüｒｇｅｒｂｅｗｅｇｕｎｇ ｐｒｏ Ｎｏｒｄｒｈｅｉｎ － Ｗｅｓｔｆａｌｅｎ ) 系 ２００７ 年 脱 离 科 隆 公 民 运 动

(Ｂüｒｇｅｒｂｅｗｅｇｕｎｇ ｐｒｏ Ｋöｌｎ)后成立的ꎬ２００８ 年它就自称“代表公民的声音”ꎬ主张“拒绝

伊斯兰化、批评伊斯兰教、疏远穆斯林移民”ꎻ③其三ꎬ２００４ 年后在德国新建清真寺也

多次遭到阻挠ꎬ２００７ 年新建科隆清真寺受阻、２００５ 年春塞德林格清真寺(Ｓｅｎｄｌｉｎｇｅｒ

Ｍｏｓｑｕｅ)重修计划引发争议、④２００７ 年慕尼黑“欧洲伊斯兰研究中心”建设计划也遭遇

挫折ꎮ⑤ 笔者的资料搜集并不全面ꎬ但从上述例子可见 ２００４ 年后“伊斯兰恐惧症”在

德国的蔓延情况ꎮ

由是观之ꎬ瓦立德􀅰卡萨德􀅰宰迪等人将“伊斯兰恐惧症”(其实就是对穆斯林的

歧视)视为欧洲穆斯林青年思想激进化的重要原因ꎬ是存在合理依据的ꎮ 而对“伊斯兰

恐惧症”的起因ꎬ法国学者尽管观点略有分歧ꎬ但总体来看都认同它与“９􀅰１１ 事件”的

９１１　 欧洲萨拉菲主义激进化的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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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联系ꎮ 而“９􀅰１１ 事件”又与 １９９０ 年代美欧中东政策直接相关ꎮ①

下文分析德法两国吉哈德萨拉菲主义青年“吉哈德化”的原因ꎮ 笔者研究发现ꎬ

从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到 ２０１５ 年末ꎬ两国穆斯林激进派青年大规模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ꎬ

而德法两国政府以至欧盟对这一现象看上去似乎是相当“纵容”ꎮ

吉哈德化最重要的防治方式就是“旅游监控”和“旅游限制”ꎬ它可以有效“切断”

欧洲激进派青年(包括萨拉菲青年)同中东圣战组织的“物理链接”ꎬ从而限制激进派

青年(包括吉哈德萨拉菲主义青年)的吉哈德化进程ꎮ 但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间ꎬ德法两国

都未对本国萨拉菲激进青年前往中东进行有效的“旅游监控”和“旅游限制”ꎮ

就德国而言ꎬ２０１２ 年斯文􀅰拉乌多次前往埃及ꎬ至少三次前往叙利亚ꎬ德国政府

都未做任何应对ꎬ反而是埃及政府最终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拒绝其入境ꎬ而门兴格拉德巴赫

市直到 ２０１５ 年初才被剥夺了护照ꎮ② 多次发表过激进言论的丹尼斯􀅰库斯珀于 ２０１２

年顺利前往叙利亚ꎬ当时他所在的“米拉图􀅰易卜拉欣”组织刚刚被联邦政府取缔ꎮ

法国曾在 ２００４ 年后经历了一波萨拉菲吉哈德化ꎬ理应拥有治理经验ꎬ但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间并未观察到法国政府有明显的旅游限制举措ꎮ “有圣战记录”的“巴茨－肖蒙小

组”核心成员布巴克􀅰哈基姆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被提前释放出狱ꎬ他随即“顺利”前往突尼

斯并重新开始自己的“圣战事业”ꎬ而直到 ２０１６ 年ꎬ法国内务安全总局才“后知后觉

地”认识到他是“伊斯兰国”中“最著名的法国人”ꎮ 福阿德􀅰莫哈迈德－阿加达与其

兄弟和八个伙伴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结伴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ꎬ也未受到法国政府的限

制ꎮ

德法一些媒体为政府吉哈德化防治不力辩护ꎬ认为“年轻人的暴力倾向难以识

别”等客观条件限制是最主要的原因ꎮ 但萨拉菲主义青年的思想激进化是有迹可循

的ꎬ③而两国政府对他们的监控都很成功ꎮ 德国宪保办就是典型的例子ꎬ它早在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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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湾战争时期ꎬ沙特国内产生了一股反美主义和反沙特王室“媚美政策”的思想ꎬ代表人物包括:阿
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奥萨马􀅰本􀅰拉登、“萨赫瓦运动”(Ｓａｈｗａ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的领导人萨尔曼􀅰奥达(Ｓａｌｍａｎ
ａｌ－Ｏｕｄａ)和萨法尔􀅰哈瓦利(Ｓａｆａｒ Ａｌ－Ｈａｗａｌｉ)ꎮ 马克迪西 １９９０ 年在阿富汗的 ９ 个月期间ꎬ产生了“沙特王室为
‘卡菲尔’”的概念ꎬ随后写就«沙特国王身为不信者的显然证据»(Ｔｈ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Ｐｒｏｏｆ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ｕｄｉ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ｉｓｂｅｌｉｅｆ)
一书ꎬ正式裁定沙特王室为“卡菲尔”(不信者)ꎬ因为其“在两圣城的土地上”引进异教徒军队(美军)ꎮ “萨赫瓦
运动”则是当时“反对沙特国家引入异教徒军队”的萨拉菲学者的集合体ꎬ它也因此被反对者马德哈利派(Ｍａｄ￣
ｋｈａｌｉｓ)归为“库特卜主义者”ꎬ遭到当局的不断镇压ꎮ 关于这种“反美主义”与“９􀅰１１ 事件”的关系ꎬ国内外学者
研究众多ꎬ在此不做赘述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类似的“敌视思想”在中东变局中也曾出现ꎬ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阿拉伯世界
舆论中逐渐兴起一股将当下中东混乱归咎于欧美阴谋的“西方阴谋论”ꎮ

„Ｓａｌａｆｉｓｔ Ｓｖｅｎ Ｌａｕ ｄａｒｆ ｎｉｃｈｔ ｉｎ ｄｅｎ Ｄｓｃｈｉｈａｄ “ꎬ Ｄｉｅ Ｗｅｌｔꎬ ３０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ｅｌｔ. ｄｅ / ｐｏｌｉｔｉｋ /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４０３４６４８３ / Ｓａｌａｆｉｓｔ－Ｓｖｅｎ－Ｌａｕ－ｄａｒｆ－ｎｉｃｈｔ－ｉｎ－ｄｅｎ－Ｄｓｃｈｉｈａｄ.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８.

这是因为这些青年在走向萨拉菲主义的过程中ꎬ往往有人指引ꎬ而这些指引者(萨拉菲宣教师)是否存
在激进化倾向则十分容易察觉ꎮ 即使这些萨拉菲宣教师热衷于网络布道ꎬ而不在清真寺宣教ꎬ但他们与“最认真
的学生”往往都会存在线下联系ꎬ并且乐于将这些年轻学生拉入到自己所在的萨拉菲社交圈ꎮ



年左右就开始关注德国萨拉菲的发展ꎬ自 ２０１０ 年开始每年发布“德国萨拉菲发展报

告”ꎮ①在宪保办的报告中ꎬ可以精确识别出吉哈德萨拉菲派的人数和代表人物ꎮ 它的

监控资料还与德国萨拉菲研究专家有效共享ꎬ从而为联邦政府萨拉菲主义激进化治理

提供情报支持和智库对策ꎮ ２０１６ 年末ꎬ德国政府最终取缔“真教网”并断定其 １４０ 多

名会员涉嫌支持恐怖主义ꎬ就是德国宪保办对萨拉菲激进化监控的重要成果ꎮ
就法国而言ꎬ早在 ２０００ 年代就曾多次实施旅游监控和旅游限制ꎬ如 ２００２ 年在戴

高乐机场拦截自沙特远道而来的萨拉菲学者ꎬ２００５ 年在机场对试图前往大马士革的

“巴茨－肖蒙小组”成员法里德􀅰本耶图、谢里夫􀅰科阿失进行拦截和逮捕ꎬ２００８ 年对

布巴克􀅰哈基姆的拦截和逮捕等ꎬ都是典型的案例ꎮ 可以说ꎬ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德法两国

政府对激进派青年(包括萨拉菲激进青年)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的拦截不力ꎬ可能

并非缘于客观条件(激进青年识别困难)的限制ꎬ而是出于某种主观原因ꎮ
事实上ꎬ要理解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法德对本国穆斯林激进派青年吉哈德化的“纵容”ꎬ

首先必须明白不同圣战思想的内在差异ꎮ 从意识形态上看ꎬ圣战思想又可分为“塔克

菲尔主义”“全球圣战主义”和“反什叶派圣战主义”ꎮ 塔克菲尔主义者又被称为“库
特卜主义者”ꎬ它的斗争目标是“变节的伊斯兰世界当权者”ꎮ 全球圣战主义以本􀅰拉

登为代表ꎬ其目标则是“入侵伊斯兰世界的敌对势力”ꎮ 反什叶派圣战主义则是扎卡

维在伊拉克反美斗争的一种策略ꎬ他引用伊本􀅰泰米叶在公元 １３０３ 年的马穆鲁克－蒙
古战争中发布的允许对从属于蒙古人伊尔汗国的什叶派进行圣战的法特瓦ꎬ作为自己

的法理依据ꎮ② 圣战思想的内部差异ꎬ充分体现了圣战组织作为特殊性质社会运动的

特性———“借用甚至创造一切有利的意识形态”ꎮ
厘清圣战思想的差异ꎬ对理解德法的“纵容”相当关键ꎮ 细致研究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

左右德法两国萨拉菲主义者前往叙利亚的动机ꎬ发现早期到叙利亚参加圣战的吉哈德

分子ꎬ大多秉持“塔克菲尔主义”ꎮ 瓦立德􀅰卡萨德􀅰宰迪就发现ꎬ中东变局早期法国

吉哈德分子前往叙利亚主要是为了“保护叙利亚的兄弟姐妹”ꎮ③法国“宗教意识偏移

防治中心”网站 ２０１４ 年的一份报告也显示ꎬ“圣战”吸引了很多法国少女ꎬ是因为“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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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öｒｎ Ｔｈｉｅｌｍａｎｎꎬ „Ｓｃｈｗｅｉｇｅｎ? － 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ｉｓｌａｍｉｓｃｈｅｎ Ｖｅｒｂäｎｄｅ ｕｎｄ ｄｉｅ Ｓａｌａｆｉｓｔｅｎ“ꎬ ｉｎ Ｔｈｏｒｓｔｅｎ Ｇｅｒａｌｄ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ｓ (Ｈｒｓｇ.)ꎬ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Ｕｒｓｐｒüｎｇｅ ｕｎｄ Ｇｅｆａｈｒｅｎ ｅｉｎｅｒ ｉｓｌａｍｉｓｃｈ－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Ｂｅｗｅｇｕｎｇꎬ
Ｓ.４２３－４２４.

Ｓａｄａｋａｔ Ｋａｄｒｉꎬ Ｈｅａｖｅｎ ｏｎ Ｅａｒｔｈ: Ａ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ｈａｒｉ’ ａ Ｌａ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ｅｓｅｒｔ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ｒａｂｉａ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ｅ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ꎬ Ｆａｒｒａｒꎬ Ｓｔｒａｕｓ ａｎｄ Ｇｉｒｏｕｘꎬ ２０１２ꎬ ｐ.１８７.

[法]瓦立德􀅰卡萨德􀅰宰迪:«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欧洲:法国吉哈德分子在中东» (阿拉伯文)ꎬ 第 １２５、
１３６ 页ꎮ



利亚人道灾难”“叙利亚政府镇压人民”等理由激发了她们的同情ꎮ① 德国方面ꎬ易卜

拉欣􀅰阿布􀅰纳吉、皮埃尔􀅰沃格、斯文􀅰拉乌等人都是“前往保护叙利亚的兄弟姐

妹”行动的坚定支持者ꎮ 其中ꎬ阿布􀅰纳吉更是德国信奉“塔克菲尔主义”的代表人

物ꎬ②其领导的“真教网”也是德国吉哈德化比例最高的萨拉菲团体ꎮ

信奉塔克菲尔主义的吉哈德分子ꎬ是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天然反对者ꎬ而他们的

理念和行动显然符合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欧盟在叙利亚的“民主推进战略”③ꎬ这也许才是德

法两国“纵容”本国穆斯林吉哈德化的主要原因ꎮ 另外ꎬ这种观点似乎也恰好能解释

德法吉哈德分子为什么选择“叙利亚”作为圣战的目的地ꎬ而不是利比亚ꎮ 很明显ꎬ利

比亚一旦发生圣战或者政局混乱ꎬ那么 ２０１１ 年北约军事介入利比亚的合法性将瞬间

坍塌ꎬ“保护的责任”理念也将遭遇严重质疑ꎮ 当然ꎬ德法对本国激进派穆斯林前往叙

利亚参加圣战的纵容可谓“自酿苦酒”ꎬ而这又与 １９８０ 年代美国“纵容和鼓励”阿拉伯

人支持阿富汗反苏圣战引发的后果惊人相似ꎮ

最后再来讨论 ２０１５ 年后“对法圣战主义”大规模出现的原因ꎮ 事实上ꎬ“对法圣

战主义”是 ２０１５ 年后“对欧圣战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ꎬ只是法国受害最为严重ꎮ 早

在 １９９０ 年代ꎬ塞缪尔􀅰亨廷顿就提出“文明冲突”的观点ꎬ看上去似乎“完美”地预见

了当下欧洲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碰撞ꎮ 但事实上这种碰撞或者冲突ꎬ并非文明

间不相容导致的ꎬ而仅仅是欧洲国家中东政策不稳健的结果ꎮ 其中ꎬ法国是最典型的

反面教材ꎬ在某种程度上可谓“自酿苦酒”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ꎬ在法国的“引领”下ꎬ欧盟对中东变局奉行了“激进化干涉主义”政

策ꎮ 中东变局发生后不久ꎬ欧盟国家就开始了一系列外交和军事介入行动ꎬ２０１１ 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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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ｓ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ｓ ｓｅ ｂａｔｔｅｎ ｃｏｎｔｒｅ ｌ’ ｅｎｒôｌｅｍｅｎｔ ｄｅ ｌｅｕｒｓ ｅｎｆａｎｔｓ ｅｎ Ｓｙｒｉｅꎬ ｆｅｍｍｅ ａｃｔｕｅｌｌｅ”ꎬ Ｌ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ｄｅ
Ｐｒé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ｅ ｌｅｓ Ｄéｒｉｖｅｓ ｓｅｃｔａｉｒｅｓ ｌｉéｅｓ à ｌ’Ｉｓｌａｍꎬ ９ ｍａｉ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ｐｄｓｉ.ｆｒ / ａｃｔｕ / ｃｅｓ－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ｓ－ｓｅ－ｂａｔｔ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ｅ－ｌｅｎｒｏｌｅｍｅｎｔ－ｄｅ－ｌｅｕｒｓ－ｅｎｆａｎｔｓ－ｅｎ－ｓｙｒｉｅ－ｆｅｍｍｅ－ａｃｔｕｅｌｌｅ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Ｔｈｏｒｓｔｅｎ Ｇｅｒａｌｄ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ｓ (Ｈｒｓｇ.)ꎬ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Ｕｒｓｐｒüｎｇｅ ｕｎｄ Ｇｅｆａｈｒｅｎ ｅｉｎｅｒ ｉｓｌａｍｉｓｃｈ－ｆｕｎ￣
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Ｂｅｗｅｇｕｎｇꎬ Ｓ.２０８.

“民主推进战略”是欧洲邻国政策框架下欧盟对中东变局的应对战略ꎬ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欧盟委员会发
布的«对变局中邻国的新回应:欧洲邻国政策回顾»(Ａ Ｎｅｗ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ꎬＣＯＭ(２０１１) ３０３ ｆｉｎａｌ)是该战略成为欧盟“统一外交政策”的标志ꎮ 但是ꎬ２０１３ 年年
中之后中东局势开始逆转、逆民主化危机逐渐发酵ꎬ使得该政策难以为继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开始就已经有放弃“民主
推进战略”的迹象ꎬ而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的巴黎暴恐事件最终埋葬了它ꎮ 该事件爆发五天之后ꎬ欧盟机构联合发布了
«邻国政策回顾:２０１５»政策文件ꎬ“使邻国稳定”取代“民主推进”成为欧盟中东政策(地中海政策)的核心战略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间ꎬ欧盟一直基于“民主推进战略”对叙利亚变局进行多番介入ꎬ而国内学者赵晨将这一时期的欧盟
叙利亚政策归因“激进化”全球主义理念ꎬ两者存在共通之处ꎮ 参见赵晨:“叙利亚内战中的欧盟: 实力、理念与政
策工具”ꎬ«欧洲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ꎬ第 １０５－１１８ 页ꎮ



月初对埃及革命的介入是开始ꎬ①３ 月对利比亚的军事干涉则是高潮ꎬ②８ 月利比亚内

战接近尾声之时又试图在叙利亚复制“利比亚模式”ꎮ 从 ２０１１ 年到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欧盟

一直高举所谓“保护的责任”的旗帜ꎬ打着“民主推进”的口号ꎬ不断介入中东变局ꎮ

但是ꎬ这种激进化介入战略并未使中东变局完全向好的方向发展ꎮ ２０１３ 年年中ꎬ

埃及发生“７􀅰３ 事件”ꎬ随后民主选举上台的突尼斯复兴党被迫放弃执政将权力拱手

让出ꎻ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利比亚发生政治混乱并再次陷入内战ꎻ２０１５ 年也门也陷入内战ꎬ

“阿拉伯之春”演变成“阿拉伯之冬”ꎬ中东变局深刻转型ꎮ 其中ꎬ尤以 ２０１４ 年利比亚

陷入二次内战对欧盟中东政策的打击最大ꎬ从根本上颠覆了 ２０１１ 年欧美军事介入利

比亚行动的“合法性”ꎬ对欧美在中东变局中角色的质疑开始显现ꎬ其中尤以“西方阴

谋论”③影响最为深远ꎮ

这种“西方阴谋论”认为ꎬ是欧美国家故意引发了“阿拉伯之春”ꎬ使得伊斯兰世界

陷入政治混乱和内战ꎬ从而达到削弱“真主之力量”的目的ꎮ 它最早出现在 ２０１２ 年左

右ꎬ但当时尚未构成一股潮流ꎬ也并不令人信服ꎮ ２０１４ 年开始ꎬ这种论调开始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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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钱磊、[埃及]穆尼尔􀅰宰亚达:“埃欧关系的历史建构与当下演变————从非对称到强相互依赖”ꎬ«欧
洲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ꎬ第 ３４ 页ꎮ

有充足的证据显示ꎬ是法国总统萨科齐主导了对利比亚的军事介入ꎮ 他的助手是被称为“法国当代知识
分子之首”的贝尔纳－亨利􀅰雷维(Ｂｅｒｎａｒｄ－Ｈｅｎｒｉ Ｌéｖｙ)ꎮ 雷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末在开罗跟进埃及革命后续事宜ꎬ在
获得萨科齐的授权后越过边境前往利比亚班加西会晤了利比亚全国过渡委主席穆斯塔法􀅰阿卜杜勒􀅰贾利勒(３
月 ３ 日)ꎮ 雷维询问反对派是否愿意前去会晤总统萨科齐ꎬ贾利勒答复“十分乐意”ꎬ但前提是有法国的“正式邀
请”ꎮ 雷维通过卫星电话联系总统萨科齐ꎬ得到肯定的答复ꎮ ３ 月 ５ 日ꎬ法国政府发表了一个极其低调的声明ꎬ欢
迎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访问巴黎ꎮ 同一天ꎬ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在班加西举行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ꎮ ３ 月
１０ 日ꎬ萨科齐在爱丽舍宫会见了马哈茂德􀅰吉卜利勒(Ｍａｈｍｏｕｄ Ｊｉｂｒｉｌ)率领的过渡委代表团ꎮ 会谈中ꎬ萨科齐确
认了反对派作为“利比亚合法政府”的地位ꎬ允诺将派遣大使ꎮ 萨科齐的决定震惊了欧洲和世界ꎮ 之后ꎬ他又联
合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欧盟、阿拉伯联盟力推“在利比亚建立禁飞区”ꎮ ３ 月 １９ 日ꎬ联合国安理会“在利比亚设立禁
飞区”的决议通过两天后ꎬ又是法国率先发动了对利比亚的空袭ꎮ 只是在一系列权力博弈后ꎬ法国才放弃了对利
比亚行动的领导权ꎬ４ 月 １ 日北约接手了空袭行动的指挥权ꎮ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ｒｑｕａｎｄꎬ “Ｈｏｗ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 ｓｗａｙｅｄ Ｆｒａｎｃｅ’
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ｎ Ｌｉｂｙａ”ꎬ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ꎬ ２８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ｓｍｏｎｉｔｏｒ.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Ｅｕｒｏｐｅ / ２０１１ /
０３２８ / Ｈｏｗ－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ｗａｙｅｄ－Ｆｒａｎｃｅ－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ｎ－Ｌｉｂｙａ? ｕｔｍ＿ｓｏｕｒｃｅ ＝ ｆｅｅｄｂｕｒｎｅｒ＆ｕｔｍ＿ｍｅｄｉｕｍ ＝ ｆｅｅｄ＆ｕｔｍ＿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Ｆｅｅｄ％３Ａ＋ｆｅｅｄｓ％２Ｆｗｏｒｌｄ＋％２８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７Ｃ＋Ｗｏｒｌｄ％２９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ꎻ Ｓｔｅｖｅｎ Ｅｒｌａｎｇｅｒꎬ “Ｂｙ Ｈｉｓ Ｏｗｎ Ｒｅｃｋｏｎｉｎｇꎬ Ｏｎｅ Ｍａｎ Ｍａｄｅ Ｌｉｂｙａ ａ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ａｕｓｅ”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１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１ / ０４ / ０２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ｒｉｃａ / ０２ｌｅｖｙ. ｈｔｍｌ? ＿ｒ ＝ １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ꎻ
“Ｆｒｅｎｃ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ａｒｋｏｚｙ’ｓ Ｗａｒｓ”ꎬ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ꎬ １２ Ｍａｙ ２０１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ｃｏｍ / ｎｏｄｅ / １８６８３１４５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阿拉伯网络上存在大量“阴谋论”的说法ꎬ在此简要列举如下:(１)“阿拉伯之春与阴谋论:从伊本沙巴到
雷维(即法国知识分子贝尔纳－亨利􀅰雷维 Ｂｅｒｎａｒｄ－Ｈｅｎｒｉ Ｌéｖｙ)”ꎬ约旦«阿姆尼网»(Ｄｒ Ｍａａｎ)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ｍｍｏｎｎｅｗｓ.ｎｅ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２７５３６ꎻ (２)[黎巴嫩]吉哈德􀅰宰因:“阿拉伯之春国家中流行西方针对阿拉
伯军队的阴谋论”ꎬ黎巴嫩«日光报» (ＡＬ－Ｎａｈａｒ)ꎬ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ꎬ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ａｎｎａｈａｒ.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７４８０８ꎻ (３)[埃及]阿德尔􀅰阿梅尔:“埃及舆论中的阴谋论”ꎬ埃及«祖国报» (Ｄｕｎｉｙａ ａｌ－ｗａｔａｎ)ꎬ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ꎬ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ｌｐｉｔ.ａｌｗａｔａｎｖｏｉｃｅ.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ｐｒｉｎｔ / ３４６５６５.ｈｔｍｌꎻ (４)[沙特]胡赛因􀅰叔步克西:“时代的终结”ꎬ«中
东报»ꎬ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８ 日ꎬｈｔｔｐｓ: / / ａａｗｓａｔ.ｃｏｍ / ｈｏｍｅ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９６７６１ꎻ (５)[伊拉克] 宰亚达􀅰阿卜杜拉法塔赫􀅰阿
萨迪:“阿拉伯世界与阴谋论”ꎬ«文明对话»第 ５４３９ 期ꎬ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１ 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ｈｅｗａｒ.ｏｒｇ / ｄｅｂａｔ / ｓｈｏｗ.ａｒｔ.
ａｓｐ? ａｉｄ ＝ ５４９１５４ꎮ (文章均为阿拉伯文ꎬ最后访问时间均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５ 日)



出现ꎬ并变得“有理有据”(利比亚内战无形中成为这种阴谋论的最有力证据)ꎬ其中一

些直指法国总统萨科齐和法国学者贝尔纳－亨利􀅰雷维在利比亚的“作为”ꎮ① 至

２０１７ 年ꎬ甚至远在中国的阿拉伯留学生群体都对这种阴谋论调耳熟能详ꎮ 而且ꎬ不同

于 １９９０ 年代沙特萨拉菲激进派反对的目标主要是美国ꎬ这次的怀疑对象直指欧洲(尤

其是法国)ꎮ

由此可见ꎬ在圣战恐怖主义威胁中东稳定和欧洲安全的今天ꎬ不仅欧洲社会内部

存在对伊斯兰的恐惧和对穆斯林的歧视ꎬ阿拉伯世界也存在一种仇视欧洲的心态ꎮ 这

种公民意识间的对立ꎬ成为圣战恐怖主义生长繁殖的有力土壤ꎮ 当“西方阴谋论”在

阿拉伯世界持续发酵之时ꎬ在中东的外籍吉哈德分子也开始了思想转向———“从塔克

菲尔主义转向全球圣战主义”ꎮ

２０１４ 年年中以后ꎬ随着中东整体局势的深刻转变ꎬ“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利比亚

的战争策略也发生微妙变化ꎬ“网络恐怖主义”开始成为“伊斯兰国”散布恐惧、威慑欧

美的重要手段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澳大利亚籍圣战者哈立德􀅰沙罗夫(Ｋｈａｌｅｄ Ｓｈａｒｒｏｕｆ)在

社交媒体中上传了其 ７ 岁儿子手持叙利亚士兵头颅的照片ꎬ引爆了世界舆论ꎮ 在此之

后ꎬ美国记者詹姆斯􀅰莱特􀅰福利(Ｊａｍｅｓ Ｗｒｉｇｈｔ Ｆｏｌｅｙ)和史蒂文􀅰索特洛夫(Ｓｔｅｖｅｎ

Ｓｏｔｌｏｆｆ)、英国人道主义救援者大卫􀅰海恩斯(Ｄａｖｉｄ Ｈａｉｎｅｓ)和艾伦􀅰亨宁(Ａｌａｎ Ｈｅｎ￣

ｎｉｎｇ)、美国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彼得􀅰卡斯(Ｐｅｔｅｒ Ｋａｓｓｉｇ)、日本人后藤健二和汤川遥菜

等相继被虐杀ꎬ他们的斩首视频则在全球网络形成一股恐惧风暴ꎮ② “网络恐怖主义”

的出现ꎬ不仅标志着“伊斯兰国”圣战目标的微妙变化ꎬ也预示着外籍圣战分子的“全

球圣战主义转向”ꎬ而西方国家及其公民开始成为他们的“新目标”ꎮ ２０１５ 年下半年开

始ꎬ一些吉哈德分子藉由难民潮的掩护ꎬ开始返回欧洲ꎬ导致“对欧圣战主义”回归本

土ꎮ 法国因其中东政策最为激进ꎬ遭到对欧圣战主义者的攻击也最多ꎮ 由是观之ꎬ称

法国“自酿苦酒”的确并不过分ꎮ

综上所述ꎬ无论是德法两国萨拉菲主义的思想激进化ꎬ还是 ２０１２ 年以来两国吉哈

德萨拉菲人的吉哈德化ꎬ抑或 ２０１５ 年以来“对法圣战主义”的大规模出现ꎬ都与欧盟

及其成员国激进化的中东政策密切相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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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法国一力促成的军事介入利比亚ꎬ是自 １９５６ 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和同一时期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之后ꎬ
第一次由欧洲国家主导的对阿拉伯世界的“入侵”ꎮ 阿拉伯网络舆论中对它的讨论非常多ꎬ可见其触动了阿拉伯
人敏感的神经ꎬ引发了人们对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回忆ꎮ

对这些无辜者施加斩首的圣战者中ꎬ最有名的来自英国的穆罕默德􀅰恩瓦济(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Ｅｍｗａｚｉ)ꎬ他被
一些媒体称为“圣战者约翰”(Ｊｉｈａｄｉ Ｊｏｈｎ)ꎮ 哈立德􀅰沙罗夫和穆罕默德􀅰恩瓦济对欧美记者和人道救援人员的
残忍行径ꎬ是这一时期在中东的欧美圣战者转向全球圣战主义的一个缩影ꎮ



五　 余　 论

当下中东变局继续深入发展ꎬ对欧圣战主义也远未终结ꎬ欧洲－阿拉伯关系的结

构性变迁还在继续ꎮ 巴黎暴恐事件后ꎬ欧盟开始联合反恐ꎬ力行“旅游监控”和“旅游

限制”ꎬ从而客观上抑制了欧洲穆斯林青年和萨拉菲主义者的吉哈德化进程ꎮ 与此同

时ꎬ欧盟和欧盟国家的中东政策也开始重回温和化的旧模式ꎮ ２０１５ 年年末ꎬ欧洲邻国

政策重新确立了“稳定优先”的统一外交战略ꎬ①某种程度上就是欧盟中东政策重回温

和化的努力ꎬ而其目标则是使欧阿关系回归原有的稳定模式ꎮ 在思想激进化治理领

域ꎬ目前德法都出台了一些新的举措并开始实施ꎬ而“伊斯兰恐惧症”的负面影响也得

到两国学者、舆论和政府的重视ꎮ 但这些努力是否会立刻取得成效ꎬ是否立刻削弱欧

洲穆斯林青年和萨拉菲主义者的思想激进化和吉哈德化ꎬ答案存疑甚至是否定的ꎮ 但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努力是无用之功ꎬ毕竟曾经的伤害难以一时忘却ꎬ而政策生效也需

要时间ꎬ并且需要坚定不移的推动ꎮ

此外ꎬ自 ２０１５ 年欧洲难民危机以来ꎬ德国吸纳了超过 ６０ 万的叙利亚战争难民ꎬ②

到 ２０１７ 年年底ꎬ德国阿拉伯裔穆斯林人口已达 １２３ 万ꎬ③占穆斯林人口总数的 ２４％ꎮ④

阿拉伯裔人口的增加ꎬ无疑将极大增强德国萨拉菲主义的发展潜力ꎬ而如何防治他们

思想激进化并走上吉哈德之路ꎬ将考验德国人的执政智慧ꎮ 目前ꎬ默克尔政府似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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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欧盟这次政策调整的官方文件颁布于巴黎暴恐事件的 ５ 天之后(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ꎬ参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ꎬ ＪＯＩＮ(２０１５) ５０ ｆｉｎａｌ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１８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ｅｅａｓ.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ｄｏｃｓ / ｅｎｐ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２０１５ / １５１１１８＿ｊｏｉ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ｔｈｅ－ｅｎｐ＿ｅｎ.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９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ꎮ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ｔｏ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ＵＮＨＣＲ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 / /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ｕｎｈｃｒ.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７％２０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２０Ｒｅｆｕｇｅｅ％２０＆％２０Ｍｉｇｒａｎｔ％ ２０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２０Ｐｌａｎ％２０ｆｏｒ％２０Ｅｕｒｏｐｅ％２０－％２０Ｊａｎ－Ｄｅｃ％２０２０１７％２０(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０１６).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８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Ａｎｚａｈｌ ｄｅｒ Ａｕｓｌäｎｄｅｒ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ｎａｃｈ Ｈｅｒｋｕｎｆｔｓｌａｎｄ ｉｎ ｄｅｎ Ｊａｈｒｅｎ ２０１５ ｕｎｄ ２０１６“ꎬ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ｄ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ａ.ｃｏｍ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 / ｄａｔｅｎ / ｓｔｕｄｉｅ / １２２１ / ｕｍｆｒａｇｅ / ａｎｚａｈｌ － ｄｅｒ － ａｕｓｌａｅｎｄｅｒ － ｉｎ －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 ｎａｃｈ － ｈｅｒｋｕｎｆｔｓ￣
ｌａｎｄ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８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ꎮ

法国则相对轻松ꎬ截至 ２０１７ 年初法国共计只接收了 １.４ 万名叙利亚难民ꎮ “Ｓｙｒｉ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ＵＮＨＣＲ Ｓｙｒｉ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２.ｕｎｈｃｒ.ｏｒｇ / ｅｎ /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 ｓｙｒｉａ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意引入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的力量ꎬ来帮助德国进行萨拉菲激进化治理ꎮ① 这种策略②

从历史经验看是可行的ꎬ但也存在困难和风险ꎮ 因为源于埃及政局的不稳定可能引发

德埃关系波动ꎬ而这种波动自中东变局以来就多次出现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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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 日ꎬ默克尔访问开罗时特地会晤了爱资哈尔大学大伊玛目谢赫艾哈迈德􀅰塔伊布(Ｓｈｅｉｋｈ
Ａｈｍｅｄ Ｅｌ－Ｔａｙｙｅｂ)ꎬ讨论了爱资哈尔在反对极端主义与“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作用ꎬ并希望在打击恐怖主义上加
深德埃合作ꎮ “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ｙ ... Ｎｅｗ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ＩＳ)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Ｅｇｙｐｔ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３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ｓ. ｇｏｖ. ｅｇ / ＵＰ / ％Ｄ８％Ａ７％Ｄ８％Ｂ５％Ｄ８％ＡＦ％Ｄ８％Ａ７％Ｄ８％Ｂ１％
Ｄ８％Ａ７％Ｄ８％ＡＡ / ｅｎｇｌｉｓｈ.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６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爱资哈尔大学是伊斯兰世界最著名的宗教学府ꎬ它
本身是包罗万象的ꎬ苏菲主义、萨拉菲、什叶派、萨拉菲派在爱资哈尔都有一席之地ꎬ只要思想不极端ꎮ 一直以来ꎬ
爱资哈尔也是埃及政府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重要思想阵地ꎮ 穆兄会第二任训导师哈桑􀅰胡代比 １９７０ 年代引
领埃及穆兄会“温和化进程”中ꎬ爱资哈尔学者们就发挥了重要作用ꎬ他们是胡代比领衔写就的«教士并非法官»
(Ｐｒｅａｃｈｅｒｓ ｎｏｔ Ｊｕｄｇｅｓ)一书作者群的一部分ꎮ 爱资哈尔大学也有很多的萨拉菲主义者ꎬ但基本都是温和派ꎬ例如
著名的萨拉菲温和派穆罕默德􀅰哈桑(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Ｈａｓｓａｎ)ꎮ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ｉＨ.Ｅ. Ｚｏｌｌｎｅｒꎬ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Ｈａｓａｎ
ａｌ－Ｈｕｄａｙｂｉ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９ꎬ ｐ.４７ꎬ６４ꎬ１４９ꎻ Ｍａｓｏｏｄａ Ｂａｎｏꎬ “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 ａｌ－Ｗａｓａｔｉｙｙａ’ Ｉｓｌａｍ:
Ｃａｉｒｏ’ｓ ａｌ－Ａｚｈａ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Ｉｎ Ｍａｓｏｏｄａ Ｂａｎｏ ａｎｄ Ｋｅｉｋｏ Ｓａｋｕｒａｉ ｅｄｓ.ꎬ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ｌ－Ａｚｈａｒꎬ ａｌ－Ｍｅｄ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ｌ－Ｍｕｓｔａｆａꎬ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７９－８３.

引入中东国家参与国内穆斯林激进化治理是有成功经验的ꎮ 德国政府一直以来借助土耳其政府对国内
土耳其裔进行治理ꎬ目前来看效果良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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